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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家總是喜歡做各式各樣的實驗，楊定一博士也不例外。《插對頭》的創作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實驗。同樣的，全面開放下載這些音頻，也是一個實驗。希望你我珍惜這個分享的機會，尊重原創，承諾這些音頻下載後僅供自用。






《插對頭》書籍販售所得，將投入楊定一博士多年來委託長庚生技的同仁所舉辦的「感恩創作」公益活動。讓我們不只在理解的層面上接觸「全部生命系列」的理念，更從每一個角落活出來，愛惜你、愛惜我、愛惜他。



作者



楊定一 博士



文字作品：《真原醫》《靜坐的科學、醫學與心靈之旅》《全部的你》



《神聖的你》《不合理的快樂》《我是誰》《集體的失憶》《落在地球》《定》《十字路口》《插對頭》。



音聲作品：《等著你》《重生：蛻變於呼吸間》《你•在嗎？》《光之瑜伽》《真實瑜伽》《呼吸瑜伽》《四大的瑜伽》。



影音作品：《螺旋舞》《結構調整》《蛻變•重生》《這裡•現在》



一日共修營實錄DVD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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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我們這一次要採用這樣的形式來製作這本書，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？



這很有趣。我們走到今天，也透過好多作品，一本一本書，把一個完整的系統帶給大家。



 講到完整，我在講的其實是完整的意識譜（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），或是可以說唯識的科學（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only）。 透過《全部的你》、《神聖的你》、《不合理的快樂》，接下來三本小的書─《我是誰》、《集體的失憶》、《落在地球》。然後接下來，還有《定》，然後又把《奇蹟》帶出來。這樣子，一路把意識這個題目打開。



但是，我心裡其實曉得，這種轉達或這種分享，本身是透過一種共鳴，可以說是一種共振，才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。所以，我後來用好多聲音的作品，包括瑜伽的系列、不同的演講、不同的活動，把同一些理念帶給大家，用不同的角度來切入。後來，我們又辦讀書會，有許多朋友參加、聽或是看。又透過一些問答，把各式各樣的問題做一個妥當的回答。



這些互動，讓我感覺一個人要徹底轉過來，從「有」，進入「在」或一體，有它的困難度。我們這一生帶來的洗腦（制約的部份），讓我們從出生到現在，把這個世界看得相當堅實，再真實不過。就好像真的有眼前的人在講什麼，接下來在做什麼事、扮演什麼角色……這一連串，叫我們從裡面退出來或看穿，是幾乎─不要說不可能，至少難度是相當高。



所以，我有必要重複再重複，用不同的角度切入同一個重點。讓大家的信心可以紮根，可以對生命本來就帶來的一體充滿信任，充滿信仰。這樣子，建立一個完整的系統。這個系統不是透過左腦去理解，而是透過心可以聽進。接下來，活出來。



走到這裡，我認為用這本書的形式，也就是問答─你提問題，我來回答，我們可以把好多朋友、讀者可能遇到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做個彙總。



我們這樣子可以更直接切入這個題目，而可以過濾掉很多過去的一些問題。因為這些問題都站在「有」，站在人間，在忙碌當中，用我們頭腦的二元對立在看。對我而言，好像都有點在同一個層面重複。我是希望透過這本書，可以落在更深的層面，讓大家走出來。



這次用一個不費力的方法─我們把它錄音錄下來，一個一個問題回答。而且，就像我們商量的，其實沒有什麼藍圖。我是希望你自由發揮，代表你自己，代表許多朋友。一點一點的，就像一個洋蔥一樣地，我們一層一層去剝，把它剝開。



這樣子做，對我，經過這麼多的作品，走到這裡，我可以去做一個整體的彙總。我認為，因為我站在不同的層面談同一個事情─從「有」，一步一步走到「空」，走到一體，走到「在」。所以，過去在講話中也許帶來一些矛盾。因為站在不同的角度，或說意識不同的角度在談同一件事情。我希望這一次有機會把好多盲點澄清，最多只是希望達成這個效果。





為什麼要同時錄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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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次，不光是用一問一答的形式，而且我們還同時錄音。對你而言，聲音總是有一個特殊的作用，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？



 過去的古人都講究用聲音或口述，轉達這方面的知識─這方面的個人領悟和理解、對 Reality（真實）有什麼看法，都是用口頭轉達。不管哪一個系統，從東方的佛教或更早各式各樣的梵文經典，都是用口述轉達的。後來，到華人的世界，不管當時是六祖、道家……都是這樣子。到西方，蘇格拉底也是，耶穌也是，從來沒有留下文字。



這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─我們看文字，是透過眼睛，透過更高的一套邏輯。這套邏輯講究二元對立，也就是不斷的比較。一個東西跟另外一個東西比較，才叫做二元。二元對立才有一個對照，有一個比較、分別，才可以得到一套邏輯。



而且，眼睛其實是一個功能很完整、很複雜的感官，大概可以說是最複雜，需要處理最多層面。它經過好多神經處理完資訊，有時候還需要把資訊顛倒。我們都知道，眼睛所看到的東西，在某個階段，要把畫面顛倒過來，然後再交給大腦修正。透過這些神經的作用，它把資訊─眼前的東西，不斷地落在一個很窄的範圍，是讓我們眼睛可以看到的。所以，也可以說，這一套邏輯，是一個左腦、邏輯腦、理性腦的作業。



但是，聲音，或是畫圖不一樣。你想想，為什麼任何文化都講究畫？畫，好像更直接，除了有一個立體感，還打破好多轉達中間的步驟。好像中間好多 relay（轉達）─從一個神經，轉到另一個神經，再轉到下一個神經中間的作業─被它打斷。一張畫就是有這個作用。它直接到腦的另外一個部份。讓我們對一張圖畫想轉達的，有一個更深的理解。這不是透過文字所能達到的。也因為如此，我在這幾本書不斷地用畫來表達。



聲音，也是如此。聲音是相當直接，好像跟我們有一部份達到一種共振、共鳴或諧振。聲音是一個能量場，而且這個能量場跟我們肉體的能量頻率相當接近，其實比光更接近。也因為如此，你看每一個文化都講究音樂、打鼓。我過去在好多個場合表達過，一個人如果從太空回頭看這個地球，雖然看到的地球是很小，但可以聽到地球好像在朗誦（假如可以這樣講）。這個聲音就是─Om ……這就是我們最根本的一個頻率。我們的身體也是如此，透過某些聲音，它本身會達到一種共鳴和諧振，等於跟這個頻率達到合一。



聲音，再加上意識，也就是我們不是隨便在講話，而是帶著一層意識，希望一層一層落到內心更深的層面，就是很深的層面。用這種方法，聲音直接和我們達到共振。再加上意識的轉達，會有一個直接的效果。我常常講，就像一根針，直接穿到心─直接穿透我們，好像每一層都可以穿過去，它有這麼大的作用。



過去古人都懂，都是透過聲音來轉達這方面的體悟，轉達這方面的理解。對真實的解釋、個人的一些理解，都是用這種方法轉達。你從我們自己的活動可以看出來聲音的力量。每次我們辦活動，帶著大家去朗誦，去體會。用直接的示範再加上聲音，它的效果是遠遠的比寫書的文字更大。



我們可以注意到，它是兩個步調，好像是兩個軌道─聲音和文字。



文字是完全要用理性的腦去寫、去理解、去看。而且我們一般左腦不喜歡重複。任何東西重複，其實我們左腦會嫌，會討厭，會覺得好像多餘，會希望每一句話帶來新的意思。



你看，詩不一樣。詩本身就是靠著一種 meter（韻律），好像很有一種步調，而這種步調是重複再重複。甚至有些主要的字，會刻意去重複，讓它落到好像更深的層面。



聲音也是如此。透過聲音，自然我們頭腦希望有些聲音重複，會讓它達到更深的效果。所以，我這些書，假如你回頭看，因為是透過聲音在口述上轉達出來，所以相當有一種重複性。一般人假如習慣讀詩，相當可以適應。但假如他習慣用一個技術、科技的背景來讀，就會感覺不對勁。都是腦的不同部位在作用。



所以，我們這一次很有意思，我希望透過兩個層面─透過字，我們記錄下來；再加上口述，也是留下一個紀錄，一個檔案。讓大家可以同時體會這兩邊的不同。



假如我們看著這些字（這樣比較清楚，畢竟我發音也許不準），又同時體會到聲音的步調─重點擺到哪個字，甚至提出字和字之間的不動、沉默、空檔，我相信這個作用會比較直接。



我想，這方面，當然只能讓讀者朋友聽了以後，給我們一點反饋，一點回響。看我講的正不正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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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提到聲音的穿透力，我記得我們在寫《落在地球》時，你口述，我也不曉得是怎麼回事，並不是哪一個字句勾到我，但我記得過程中是不斷地流淚。我說真的，到現在，還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？但是對照你剛剛說的，文字和聲音確實不太一樣。



 講一個透明，其實兩方面都重要。



怎麼說？因為我們在這個時代，大家都很聰明，教育水準跟古人當然不能比，我們都有受到相當高等的教育。所以，這個意識理論的架構，我認為是相當重要。假如一個人有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，他其實透過這個架構可以去體驗、去體會；透過這個體會，再回去跟這個架構做個對照。



所以，文字跟聲音，首先我還是要強調─都重要。



理解了這一點，我這次才會敢出來，用我的方法。我想這幾本書，你都在幫助我做紀錄、做一個編輯的角色，都很清楚─其實我講話是相當不標準，我的中文很有限制。但是，為什麼這時候敢出來扮演這個角色？也就是因為我充滿了信心─我們現代人夠聰明。透過我們的理解，透過我們的分別，很多過去表達不清楚的觀念，這一次，可以把它描述清楚、帶出來，甚至讓很多朋友都可以理解。



也許第一次不可能，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多次重複，還是可以達到理解的作用。



從另外一個角度，你剛剛講的很好，講《落在地球》寫作的經過。



假如你記得，我們從《全部的你》、《神聖的你》，當時要建立一個完整的詞彙、用詞。很多詞彙，我不希望用過去古人留下來的，因為我認為它本身可能帶來給許多朋友一層制約─也就是我們聽慣了，已經用左腦蓋住它的意思，或把它包裝起來。



所以，我這次需要用好多創意，好多新的字，要用很新鮮的方法來表達同一件事情。而且，拿我們的科學比如物理學、心理學、數學有很多字彙，透過科學的解釋，來重新做一個整理。



從《全部的你》、《神聖的你》，我們一路這樣走過來，到《不合理的快樂》都在建立這個基礎架構。可以說是從左腦、理性腦、二元對立一步一步走到哪裡？走到一體，走到「在」。



在《我是誰》已經轉了一個彎，好像比較接近一體（假如可以這樣講）。



等到《集體的失憶》，我已經又進入更深的一個層面，希望表達─我們人其實都忘記了。



忘記什麼？我們本來就有的一個根本的部份，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的部份。



我們的本質就是「在」，就是「空」，就是一體。而透過我們的文化、文明，怎麼會忽略掉、把祂忘記了？所以，要把祂撿回來。



《落在地球》你為什麼會有那麼深的感觸？我認為就是因為我好像又投入內心更深。我們假如用 diving 潛水的比喻來談，就好像我們又潛入了心更深的層面，幾乎在一體、透過一體在講話。



所講的這些話，其實過去你都聽過。許多朋友讀了，也知道都聽過，都看過。因為這些話，我們的心還會記得。你從古代到現在，都有接觸過，只是後來忘記了。透過我們的二元對立，把它忽略掉了。



但你個人的實例比較特別，因為我是用口頭轉述出來，而且你是直接在聽、在做紀錄。我們好多讀者朋友是透過我們的文筆、我們的字、留下來的紀錄在看，那個感受又不太一樣了─好像在一個更表面、更理性的層面。所以差別會那麼大。



這一次，我想比較不一樣的是─我大膽地，雖然我的語言不標準，我想直接把我的聲音，透過口述，兩個都帶出來。



又有文字，又有聲音的紀錄。



是這麼來的。





01是插頭？還是插對頭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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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次書名都帶給我一個翻譯上的難題。像這一次你用 Plugged，這個字是插電，把插頭插上的意思。但你又跟我說用「插對頭」當書名。你要不要多說一點，為什麼這麼說？



 我會用 Plugged，就是「插頭」來帶出這本書。我今天早上，就剛剛，臨時體會到─不是插頭，是插對頭。



你也知道，我們今天是臨時，現在是下午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只是跟你說「夢怡，雖然今天休假，你願不願意出來，因為我的時間就是那麼多。我們把這個作品完成。」你也很配合，就出來了。



等到我們剛剛見面，我才跟你講─我想這麼做。我想，對你很新鮮，對不對？我之前也沒有跟你講，是現在突然講的。不光是把這個藍圖，我想做什麼，簡單跟你解釋。然後，剛剛又臨時把這個名字丟出來。



對我們這個系列的作品，我相信你把這些聲音轉成文字，留下紀錄，對你而言都是相當大的考驗。或反過來，往好地方想，是很新鮮的作業。大概過去沒有可能見到。



對我，其實也是很新鮮。



我本來也沒有什麼藍圖。今天早上，假如你問我要怎麼把這個轉出來，我其實也沒有什麼規劃，也沒有去想過。只是剛剛在路上，到這個空間，可以完成這本書，我臨時才想到─不是「插頭」，是「插對頭」。



什麼意思？想表達什麼？



其實，透過這幾本書想表達的理念，帶著大家一起做好多練習的功課，我最擔心的是，可不可能，大家會誤會？認為要走這條路，要做數不完的功課？數不完的練習？



就好像我們這個小我，透過這個身心，這個肉體要去接觸一體，要透過某種方法把一體找回來？



我透過這本書，再一次強調─是剛剛好相反。剛剛好相反的原因是─你什麼都不用做。甚至，透過做，可能愈做，愈把自己帶到愈遠─帶到哪裡。帶到某一個地方。透過這某一個地方，來衡量和一體的關係是什麼。其實，這個觀念完全是錯的理解。



我是希望大家清清楚楚地體會─ 一個人修行，最多只是活出什麼？活出他的自在。活出他本來就有的部份，最單純的部份。也不用去刻意把念頭消失，也不需要刻意做一些服務的工作，也不需要刻意去參、去懺悔、去臣服……等等，都不用。輕輕鬆鬆地，等著，等著什麼？等著一體，就像插頭，只要你條件對了，祂就插上了。



就插對頭了，是這個意思。



假如懂了，其實連我過去所講的臣服、參都是多餘的。你到最後自然做一個見證者─看著念頭來，看著念頭去，而不是刻意地把念頭消失。一個人自然發現─一切，全部都是「我想」、「我思考」、「我念」所創出來的。最多，透過一些淨化的練習，比如說靜坐，最後用一點臣服。臣服到哪裡？



臣服給自己。交回到自己。把一切全部的念頭，全部眼前的業務，眼前想完成的事，交給一體，交給你自己本來就有的最神聖的部份─你心中的主、佛性。



交出來。



交出來的話，自然念頭就會消失。接下來，最多只是透過參，再進一步追察─假如還有念頭，這個念頭是從哪裡來的？



這麼一來，自然逼自己沒有第二條路。



怎麼說？



會發現，在這個沒有答案的答案，自然讓你體會─其實，一切，這個世界，你想講的、想回答的、想領悟的，全部是從念頭，從「我」、「我有」、「我念」、「我想」，所產生的。



是輕輕鬆鬆讓你體會到這一點。



但是，假如你念頭老早已經消失。你這一層膜─「我」老早已經不見了，你哪裡還需要再做練習？其實你的條件，就已經剛剛好，讓一體幫你插對頭，是這麼來的。



所以，一個人，走到這裡，我是希望透過這本書，讓你親自體會好多路都是冤枉走過來的。這一生，過去所理解的─什麼叫做練習、什麼叫做修行，甚至我這幾本書所帶來的，都最多在準備你。



準備你到─這裡、現在。



準備你進入這個神聖的空間，讓你剛剛好成熟了。



剛剛好讓一體來跟你插對頭，跟你做一個合一。



是表達這個意思。



過去假如有走過冤枉路，也不要去追究，也不要去後悔、去責備自己，都是多餘的。



最多，我是希望你肯定─肯定一切都是剛剛好。你走了那麼多冤枉路，也都是剛剛好。其實一點都不冤枉，都在準備你來接受這幾句話─接受你自己的一體，來跟你做一個插頭。





02 準備好，才可以插對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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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剛聽你談到後面，我完全被說服─OK，讓一體來跟我插對頭。但是，你好像留了一個尾巴。你說「有這個條件」（讓一體來插對頭），那個條件又是什麼？



 很好，有時我們一次講不完，這樣分段打開很好。



這個條件，就是讓你插對頭，plugged，跟一體插對頭。這個條件，就是一個人進入完全信任的狀態。Trust，大的信任，本身就是信仰，我們說 Faith。我喜歡說信任，因為好像比較是個人可以體會，可以用個人的生命來理解。有時候我們講到信仰，很多朋友可能會想到宗教，但其實對我是兩面一體。



信任什麼？信任自己。我講的這個自己，英文不是 self 嗎？但是，是大寫的 Self。Big Self. 大的自己，也就是神、天主、佛性、你的內心、生命、全部、一體，是這個意思。絕對 Absolute、Absolute Reality 絕對的真實、" I Am. " 全部都是來做一個比喻，來表達同一件事。



一個人走到最後，充滿信任，完全信任這個生命不可能犯錯。宇宙，絕對不會犯錯。自己的內心，這個力量，這個
 
Shakti

 ，Holy Spirit（聖靈）絕對不會犯錯。



祂帶著你走。而你唯一需要做的，就是不斷地交給祂。把自己，交給祂。



交給誰？交給你本來就有的部份。本來就在你心中的，主要的部份。因為過去忽略掉、忘記了，所以你非要走一個冤枉路。非要刻意去規劃，用頭腦帶來一個變更。把眼前樣樣事情做一個反彈，做一個對立。希望把這個命，自己的命，眼前看到的命，刻意做一個轉變。



這是多麼可惜。



本來生命主要的部份，也就是這個力量。這個力量本身老早就知道這一條路該怎麼走。你還沒有來之前，祂都知道。而我們非要把祂忽略掉、挪開、忘記。從一個大的、絕對的層面，非要落在一個小小的、相對的角落。



這是我認為最不可思議的。



我們每個人本來都可以走出來，都可以理解的。但我們可惜的是，把人間小小的角落─一個相對的層面、頭腦的層面，當作我們全部的生命。這麼一來，就讓我們投入一個角落，落在一個角落。自然忘記這個角落的旁邊、後面、上面、下面、左邊、右邊……還有個更大的層面。隨時讓我們看不到，這是最可惜的。



所以，信任有這個力量。最多也只是肯定，不斷地肯定，每一個瞬間都在肯定─有這一個層面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。其實是我們一生出來的權利，可以說是我們的 birth right。而我們把祂挪開，非要在別的地方去找。



講到信任，其實什麼也沒有做。你本來就應該信任。是因為無明，忘記了，才不信任。才把注意力擺到別的小角落，擺到一個小點，擺到一個小的空間。



信任，最多也只是每一個瞬間讓祂活過祂自己。同時，每一個瞬間都知道─擋不住。何必去擋？肯定祂。接受祂。把祂當作自己的全部。讓祂來，讓祂走。就跟著祂走，跟著這個生命的力量，最大的力量走下去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，這本身其實就叫做臣服，是從另一個角度在看臣服。



所以，我在講條件，最多只是這樣子─不斷地，一個人接受生命，臣服祂。相信祂。完全肯定祂。在心中，只有祂。讓祂帶著我們走下去。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我才會講，一個人愛上帝。上帝轉過來，也會愛你。相對地，祂也會來照顧你。



一個人，隨時把這個相對的腦、相對的邏輯、二元對立的聰明，擺到更大的絕對的層面─神、一體、自己的全部，從來沒有離開過你我的全部。用這個相對的工具，也就是我們的腦，把它隨時落在絕對。一個人，就不知不覺醒過來了。他的條件，也就完全成熟了。就符合剛剛好一體要來插對頭，來跟你做個連結。



跟「你」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。你最多只是很自在，活出你本來就有的層面，是從來沒有離開過你的層面。從你一生出來到走，都從來沒有離開過你的層面。你最多只是肯定祂，承認祂，跟著祂走。



所以嚴格講─做，做什麼？得，得什麼？發生，發生什麼？



一個人就是醒過來，什麼都沒有做到，什麼都沒有得到，什麼都沒有發生。最多只是知道，輕輕鬆鬆知道，一體來醒覺自己。因為透過我們，我們絕對看不到一體。我們最多只能這麼說─透過醒覺，我們變成一面鏡子，讓一體看到自己。讓一體體會到自己。讓一體活出來祂自己。



而我們再也不去干涉祂。





03 準備好插對頭，本身就是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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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這信任和人間的信任不同




 你剛剛提到「我們本來就是信任」的時候，對我來說很震撼。因為一直以來，我都以為信任是一個要培養的東西。我後來想想，尤其我們華人的文化裡，講白了，就是告訴一個人生存就是要去提防，後來所謂的西方教育也鼓勵我們去質疑、去懷疑。但是你剛剛一講，好像事情是完全顛倒的？



 我們要區隔這兩個不同的層面。



你所表達的信任，其實是在人間的互動，是在相對的層面。也就是我們看著世界，本身就是透過二元對立，就是分別、比較，是一種隔離的邏輯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把每個東西切成小塊。你跟我、跟他、跟別人分開，是隔離的。所以，是講究差異，講究不同的地方，讓我們看到每個人有他的特質。透過不同的特質，不同的差異，我們才可以得到一個獨立或單獨的個體性 （individuality）。每個人有他個人的個性、體質、特質，是這麼來的。這本身也含著另外一個層面的一種無明、昏迷。



我們全部的邏輯在強調的，是比較和差異。比較，本身是透過差異才可以建立的。假如樣樣都相同，你沒辦法做比較，對不對？假如世界只有一，一跟一又沒辦法區隔，你很難有一個相對的邏輯，有一個二元對立好談。就是因為有一個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們頭腦做各式各樣的區隔─一跟二不同，二跟三不同，才會有一個完整的架構出來。我們由頭腦投射出來的架構，透過我們的聰明，所建立的世界，就是這樣子來的。就是透過我們頭腦的工具、聰明的工具所建立出來的。



這是蠻有趣的。就好像我們本身所看的最後的結果，最後的outcome，看這個世界長的什麼樣子─天空是藍的，有高房子、男女、自己長的什麼樣子、幾歲……是透過這種分別的架構所建立的。所以，你講到質疑、講到差異，是自然的。它本身就像一個柱子，就像房子是由柱子建立起來的。我們的邏輯的柱子，本身就是─差異、分別、相對的腦建立出來的。這是難免。



但我今天講的不一樣，我今天在講的信任的層面，最多只是在肯定你本來就有的。你本來就有、最普遍、最永恆的部份，就是這個一體，這是每個人都有的。祂是不生不死。你還沒有來之前就有，你走了以後，祂還是存在。祂是不費力，讓我們隨時就在祂心中。反過來，我們心中最多也只有一體。所以，肯定祂，最多只是肯定什麼？



肯定真實。



假如一個東西隨時消滅，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就是我們人間任何東西，包括我們每一個人的肉體也是如此。我們不能稱它是真實。最多它只有個相對的重要性。對不對？



我們一般稱為真實（Reality），祂有一個絕對的地位。祂是 Absolute。祂是永恆。祂是無限大。甚至可能是無限小。這種東西，我們才可以稱為絕對。



所以，信任含著什麼意思？最多只是我們承認─絕對，是隨時在我們心中。而祂比我們任何相對的境界、相對的語言、相對的世界遠遠更大。



最多只是肯定這些。



也就好像一個人眼前看著一台車子，而這車子是紅色的。他心中知道有個紅的車子。週邊的人不斷跟他說服─這紅的車子不存在，或顏色是不同。對這個人，他親眼看到，他不一定會跟別人去辯論，不一定會去做一個分享。他心中清清楚楚知道，眼前有一個車子，而這個車子是紅色，長的什麼樣子。對他，他不需要用語言或透過其他方法去表達。



真實，或說絕對，也只是這樣子。



一個人輕輕鬆鬆體悟到了什麼叫做一體、什麼叫做「空」、什麼叫做醒覺，他不需要去跟別人分享，也不需要去跟別人比較，去把別人的經驗跟他個人做個對照。他最多只是不斷地信任生命有這個層面，而這個層面不是透過我們五個感官可以看到的。



我講的信任，是這個意思。是肯定你本來就有的，而且是最不費力，隨時有的層面。只是透過我們的五個感官，透過我們二元對立的腦，把祂忽略掉，把祂蓋住了。所以，你這樣聽，信任需要「動」嗎？需要「做」嗎？還有個東西可以去學嗎？去追求嗎？



當然是不費力，對不對？





04 從我們東方人的包袱，找回東方的寶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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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剛剛提到，關於華人，我們從小被教著要提防，還有受到的教育。我會提到這一點，是因為你也常常提到華人的制約。當然，所有文化都有制約。但是你特別點出來，是為了什麼呢？



 講到華人，其實我點出來的，是全部東方人，不只是華人。印度人也是如此，其他東方的文化都是一樣的。



怎麼說？



我們華人或東方人，文化其實是最古老的。你看，全世界最早的「經」，我指的是東方的經典，是在印度留下來的 Upanishads（奧義書）。有些人說有六千年、八千年，甚至有人說有一萬年。另外，佛教有兩千六百年，道教也差不多是這樣子。儒家，也差不多有近三千年的歷史。透過這些紀錄，古老的大聖人，無論是佛陀、六祖、耶穌、老子、孔子，都留下一個很完整的系統。透過弟子的整理，繼續傳下來。到今天，我們都可以看到。



所以，我們東方人其實有個了不起的部份─我們的慧根，其實比西方人強多了。因為它本身有個很完整的基礎，而這基礎一代代留下來，雖然這幾千年這樣過去，還沒有被破壞或完全稀釋掉。



但是，問題就來了。也就是因為這些系統那麼完整、那麼完美，而後來的人透過他的聰明去做樣樣的解釋、表達，而把這樣的系統落在理性腦，或說左腦的層面。讓我們非要用背誦、理性的理解來做個表達，來做個解釋。把古人留下來的─沒有辦法表達的、話講不出來的一個層面（絕對，當然是表達不出來，沒辦法用任何話、念頭去形容祂）─把那麼完整的一套系統蓋住了。所以，我們到今天，才會看到那麼少的人，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人，可以對古人留下的系統有更深層面的領悟。



不是透過腦，腦是很簡單，它只要會背，每個人都可以把它念出來─老師講什麼話、上師講什麼話、佛陀留什麼、耶穌留什麼話，把這些話重覆浮出來。但是，透過他個人的經驗，親自去體驗這些話的內容，這個比較難，比較少人有這樣的經驗。因為他本身被頭腦蓋住了，被理性腦帶來的邏輯罩住了。



這是我認為最可惜的。



然而，西方人不一樣。他沒有這方面的包袱，沒有這方面的歷史，沒有這方面的制約。我在國外常常會碰到朋友，是不知不覺就醒過來了。他有很深的體悟，而這體悟不是理論，他也不需要用話去表達。甚至，他其實也沒想去表達，也沒有想去解釋。他最多是把祂活出來，把他的領悟活出來。帶到週邊，帶到人間。他不是刻意地想去跟別人分享，最多是把祂點點滴滴，透過每一個瞬間帶出來，這是我認為最不一樣的部份。



而這一次，我會回到國內，透過我不標準的中文，用不標準的普通話、國語把祂帶出來，主要的原因也是考慮到這一點。



我最方便表達、溝通的工具，也就是英文，接下來是巴西話或葡萄牙文。最不方便的，可以說是中文。用英文，甚至巴西的葡萄牙文，或是其他的語言寫出來，其實對我很方便。我並不需要一個翻譯者。我用英文，過去寫、投稿都很順，是我最方便的一個語言。



這一次，大膽地反過來用中文，是考慮到我前面所講的這些。我是希望用我個人的方法，不標準的語言表達，把我們華人種種的制約打斷，讓我們有一個新鮮的開始。希望大家有一個對照，對自己的理解、跟所講的、所聽到的比較，有沒有什麼地方不同？



我相信，只要用這種方法，假如每一個朋友把心胸打開，很誠懇地跟我這樣做一個互動，我很有把握可以帶出來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統。



透過這個系統，我想，可以證明出來，我們這一生所累積的一切價值觀念，其實都是顛倒的，都跟一體完全不相關。是完全透過這些價值觀念，把我們制約、再制約，再制約。



所以，我認為，對我們東方人，這一次要完全不同的方式著手。不是從西方再去模仿、拷貝人家的文化。你看，我們現在東方的文化，幾乎是拷貝、模仿西方的發展、科技、他們的價值觀念，跟在後面學習。



這次不同的是，我們本來就有自己的文化，而這文化是遠遠比西方早了幾千年。透過這樣的文化基礎，我們其實可以找到自己的一把鑰匙，離不開古人、大聖人所留下來的。








05「頭腦」是相對，而「心」是絕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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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前面提到，如果一個法變成一個系統，對人帶來的制約。我自己曾經體會過，在學一個法門的時候，因為很投入，有一陣子就覺得好像腦袋會自己播放那些話一樣。但是，我可以感覺到那些話還沒有到心裡去。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？



 你會有這種理解和領悟的差異或落差，本身就是來表達我前面所講的。也就是─我們頭腦可以懂的東西，自然就會建立一個很完整的系統。跟心可以體驗、體悟、領悟是完全不同的層面。



頭腦是相對，心是絕對。



頭腦是局限，心是無限大。



無常，頭腦；永恆，心。



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軌道，我過去透過這些作品也不斷表達─一個是相對意識的軌道，另外一個是絕對。一個是 relative，另一個是 Absolute。



Absolute絕對的層面，不是用語言可以表達出來。所以才會用各式各樣的方法─ " I Am. " 、"Soham."「我—在」這種靜坐來做一個提醒。



提醒什麼？



站在主體，站在絕對，最多只有一個主體好談的─" I Am. "



我是誰？我是、我在哪裡？



不重要。



沒有一個客體，接下來沒有第二個東西。



只有一。



一。



一。



一。



一到底。



沒有一個二。



所以講到主體，本身都是多餘的。主體，本身跟客體最多還只是做個對稱。用相對的邏輯，要跳到絕對的邏輯，是不可能的。



你前面說，你對哪些法門、哪些新的領域做一個理解，你在講的是頭腦的理解，不是心的層面。那種頭腦的理解，要去 catch、抓到絕對的層面，那本身可以說是個笑話，不可能的。



相對，跳不到絕對。



你記得我常常這樣講，不斷地重複這一點。這有個更嚴重的一個重點。也就是說，透過我們這個肉體，一個人其實不可能領悟的。因為講到這個肉體、這個身心，本身含著一個「我」的觀念。含著一個個人的角度，一個個人的意識軌道，一個局限的軌道在談話。所以，透過「我」要去領悟，要去開悟，要去醒覺，是不可能的。



你看，這是不是給你帶來一個悖論？



因為我過去在講醒覺，而這裡在講透過身體，你醒覺不過來的。這個本身，它是會帶來悖論，因為從邏輯上好像感覺不通。



而我講的也只是事實，就是這樣子。



因為走到最後，從相對跳不到絕對，是把相對挪開，是肯定─絕對隨時都在相對的層面。在一個相對的體，在我們這個肉體，在我們的身心體，在我們這個小我，其實隨時活著絕對，活著一體。不是這樣子的話，你就是把相對挪開，也沒有什麼一體可以浮出來。



就是因為一體隨時都在，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。所以，我們輕輕鬆鬆地，把相對挪開。把有限的部份、小我挪開。一體就從裡面浮出來，就亮出來了。絕對是這樣子。只能這樣子。



你用頭腦去面對各樣的領域，這是我們大家的狀況。每一個人都是透過學習，好像學到什麼，要去追察什麼理論，要去做一個衡量，做一個比較─這一套理論、這一套法，和過去所學習的有什麼不一樣。這種分別，永遠數不完的，而對我們領悟一點幫助都沒有。



我才會說，一個人走到這裡，真正要醒覺（假如有一個醒覺好談的），要把過去全部的知識、理解丟掉，挪開。把全部的制約，所學的，不管是什麼多了不起的法，全部把它丟掉。一個人，才不知不覺，有機會可以醒過來。只要你還有一點觀念，任何語言和念頭可以表達的觀念，這些還只是制約，還只是把你束縛，把你綁住、綁架，讓你從裡面走不出來。



這是剛剛好顛倒的。



所以我才會說，這一次，一個人要徹底去修行，不是透過學習或累積更多知識。是剛剛好相反，是把一切過去學到的，要丟得光光的，一個人才有機會醒覺。



是這樣子來的。





06 你來到這裡、現在，一切都是生命安排得剛剛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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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再質疑下去，不要再盲目




 你剛剛說到「所學的一切都要放掉」，我腦袋裡馬上浮出好多過去認識的人、包括自己，愈認真的，愈是成天都在比較哪一個究竟、哪一個好。好像不這麼做，就沒有在學習似的。想到這一切都相反的時候，真的是很想大哭一場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好像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的，沒有什麼是可以做的。真的是這樣嗎？那麼，我們在淨化、在追求解脫、醒覺，又是為了什麼？



 也就是因為─你不相信。



你雖然這樣講，你看你這個問題，前面很肯定，甚至想大哭一場，但接下來馬上又有一個質疑心浮出來。



腦當然會抗議「那我過去所學的淨化，或甚至追求醒覺，是做什麼？」這是一種抗議，可以說是帶來一種阻力的話。過去是不是走冤枉路了，對不對？所以，這本身還是對生命不夠信任，才會有這些話。



假如完全信任，甚至知道沒有一點一滴（我常用 iota 這個字，也就是沒有一點，比一個點還更小）可以累積。沒有一個觀念，值得留下來。沒有一個東 西、一個境界、一個狀態，可以去得到或期待。一個人，才不知不覺就醒過來了。



就差在這裡。就是因為我們信任不夠，信仰不夠，所以要一次一次重複同一些觀念，甚至這一生我們還可能錯過，要等到下一次再來。



就差在這一點。



假如我們每一個瞬間老早把自己交出來了，交給宇宙、交給生命、內心、「在」……我們這些問題起不來的，浮不出來的。



一切，是平安。



而這個平安，英文常這麼講 passes all understanding（超過任何理解）。在《聖經》裡這樣講The peace that passeth all understanding.（〈腓利比書〉4:7）─超過任何理解或是任何解釋的平安。當時耶穌講的是這些。



一個人假如不斷地，每一個瞬間都有這種寧靜，這種平安，任何問題老早消失它自己，起不來的。一個人也不知不覺就醒過來了。



因為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要求，沒有任何東西想得到、想取得。甚至，沒有什麼東西好抱怨。一個人，才完全把所有的念頭，全部交出來了。交給上帝，交給心中的「在」。



也就這樣子，就跟著生命走下去了。走到哪裡？他也無所謂。也沒有什麼追求。他不斷地，最多只能肯定，肯定每一個瞬間所帶來的奇蹟，不斷帶來的一個新鮮的開始，一個 reset。每一個瞬間都是一個 reset。都是重新開始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回到你的問題，一個人也不會去面對過去該不該做的、該不該得到什麼、是不是有走到冤枉路、是不是有在比較、是不是有在做分別─認為哪一個老師、哪一個法門，自己比較相應，比較信得過……這些問題也不會起伏。



自然知道，一切過去經過的，都剛剛好。剛剛好，你才走到這個門口，走到意識的門戶。準備你，把你準備好，讓你醒過來。



再進一步回答，過去為什麼要談到淨化？要談到醒覺的題目？假如什麼都不用做？



它不是透過「做」，其實是透過「不做」，也就是「在」、自在才能得到的。甚至，連「得到」這句話都不能講。



那為什麼我們會談淨化？



你仔細想，假如我不講淨化，念頭其實像水瀑一樣的，不斷流出來。不要說踩個剎車，讓我們連有念頭這回事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你說要從哪裡著手？要談醒覺，可能嗎？這本身是不是個大笑話？



所以你總是有個切入點。



切入點就是讓你頭腦先淨化，先讓你看到念頭。可以觀察到自己的念頭從來沒有停過，當作一個見證者。讓你見證、不斷地觀察自己的念頭。但是，一走下去，自然會發現─見證者是誰？誰，還可以看到自己有念頭？念頭像水瀑一樣，這個觀察者是誰？這麼一來，才有個空間，才有個空檔，可以追求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。



假如不是這樣的話，你根本不曉得從哪裡起步。對不對？



所以，我想要有點信心，要有點信任。這個時候不要再去質疑─過去為什麼要做淨化，為什麼要去追求。就是透過淨化、追求，才帶著你到這裡，帶著你充滿現在的體會─沒有追求好談的。甚至可以說沒有淨化可以做的。



因為你本來就是絕對。



你本來就已經是圓滿。



你本來就是光。



你本來就是神。



從來沒有離開過。所以，淨化、追求、醒覺……全部都是多餘的。



你本來就在家。



你本來就是醒覺過來的。



只是自己不知道。所以有那麼多矛盾，還要再加一個醒覺的念頭，來集中你個人的注意，注意到哪裡？注意到這個題目。



要不然可能你現在盲目在別的角落，把全部自己的注意、專注擺到別的生命的追求。





07 腦的悖論，對心根本就不是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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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多只是不費力活出自己本來就有的部份




 我真是沒有想到，就連這麼單純的問答，就把我拉到一個深度。我不曉得要說是深度還是哪裡，總之是somewhere（某個地方）。如果硬要我說的話，就好像我意識到我有兩個軌道，一個是心的軌道，每次聽了就在流淚，也不知道在流什麼。另一個是頭腦的軌道，不斷地在想 What happened? What happened? 到底怎麼了？好像這兩個聲音、這兩個軌道一直存在。但是這兩個軌道，好像一個隨著這樣一次又一次的進入，就愈來愈擴大。就是有這樣兩個軌道。



 從頭腦的層面來談，每次聽到這些話，它都會帶來一些悖論（paradox）。悖論，就是一種矛盾。表面上好像聽得懂，又好像聽不懂。或說它會帶來一種抗議，感覺充滿了阻力，反彈會出來。也可以說，在邏輯上，它會帶來一種混淆，好像一種錯亂的狀態。



這些其實都是好事。



可以說我這一次來，做這些作品。主要的角色最多也只是讓 mind（頭腦）變得 confused，變得錯亂。



怎麼說？



我們仔細想，這個頭腦所投射出來的「我」（小我），怎麼可能會輕輕鬆鬆讓你我透過心，把它化解掉？



這一生，你全部的生命都是小我、頭腦組合的。是讓你建立一套很完整的系統。一個好像有，卻沒有的真實。一個虛擬的世界。一個虛擬的實境。就是這麼來的。



你也知道，你絕對曉得，你我都知道。



我們假如拿一個刀片，透過解剖的方法，把眼前任何東西（不要說自己）、窗戶、門、桌子……去切，去分析。走到最後，只有空，只剩下空。空是主要的成份。這一點，你我只要讀過物理都懂。



但是，為什麼同時我們會把這個桌子、椅子、窗戶看得很堅實，好像很堅固？它本身就讓我們感覺不光是「有」，還是很紮實的「有」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是我們五個感官所建立的一個大幻覺。所建立的一個相對的世界，騙了我們這一生。



然而，我們從生到現在，全部活在這個世界。你說突然讓心浮出來，讓心把這個小我蓋住，讓心把「我」化解掉，把「我」帶回到家，你說「我」會不會抗議？



當然會抗議！而且會很激烈的抗議。



它抗議的方法就是產生矛盾，產生悖論，產生一個最直接的反應─讓你認為眼前所看到、所聽到的這套道理，是行不通的。是絕對走不通，走不下去的。用這種方法把你收回來，再回到過去的運作。



所以我過去才講，這些領域，這裡所帶來的，都是為最成熟的人，準備得剛剛好的人，才會聽進去，才可以消化，才可以把它活出來。



這一次，我過去也跟你分享過，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、很大的風險。



怎麼說？怎麼會講責任、負擔、風險？



我指的是，我是充滿把握，透過我們理性的邏輯，一個人可以聽懂我講的這些話。要不然的話，我全部的話都最多只是留下來悖論，就像胡說八道、不理性的話。但是，因為透過我們的聰明，我相當有把握我可以做一個整合，可以用語言把它表達一個透明。這次才敢大膽地把這些理念，古人留下來最好的理念帶出來。



是這樣子。



但是，不管怎樣，對你的頭腦，它還是會不斷地帶出來悖論，帶出來一種反彈，希望你過不了這關─認為都是難度，充滿了阻礙，有各式各樣的難關，讓你過不去。



所以，過去你也聽到，有好多同事會提出來「咦？從古人就在講苦修、各式各樣的練習，要透過數不完的時間，英文講 eons（阿僧祇劫）可以說是幾億幾兆的年，一個人才可以完成它自己。」我怎麼今天會輕輕鬆鬆說─「你我老早是完美。是完整。你我老早是醒覺的，最多只是不知道。什麼都不要做，不費力。是最輕鬆，比輕鬆還輕鬆。這一步，比小還更小，就可以踏過去了」？



聽我講這些話，好像充滿著矛盾。我才會用那麼多語言，那麼多比喻來表達。



表達什麼？



假如沒有這個完美、完整的部份隨時都在我們的心中，其實你不可能把祂得到的。就是透過多少工夫，你也得不到。因為任何東西可能得到的，它也可能走掉。它是由條件來的，它也由條件走掉。是這麼簡單。



所以我講的，完全符合邏輯，只是我們用什麼角度來聽。是用頭腦來聽？還是用心讓它潛入再潛入，潛入到心中？



讓頭腦沒有第二個地方可以躲，要面對現實。最多只是這樣子，一個人不知不覺就醒過來了。



醒過來後，我不斷地在重複這一點─其實什麼都沒有發生，本來就是如此。假如還有一個發生，它本身又落回在相對的狀態，相對的範圍。只有相對的範圍，才有「動」，才有時間的觀念，才有個比較。



站在絕對的角度來看，一切都老早是平安。你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，什麼都沒有動。從來沒有生過，沒有死過。最多是你把它包容起來，把自己化掉，化到祂中間。





08 任何跟「我」有關的，都費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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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「心」是跟費力、不費力不相關




 如果說醒覺連一個發生都沒有？By definition（從定義來看），發生就是有生有滅，它就不是永恆。（OK，這是頭腦在說話。）如果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都沒有發生？那麼，我平常難免都在用頭腦評估自己有沒有改善、有沒有變好、有沒有舒服一點、有沒有順暢一點？這些事情，其實跟醒覺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是嗎？



同時，我也開始感覺到，如果站在「在」的角度，一切都很簡單。但是站在「有」的角度，一切都很複雜。所以，開始好像可以感覺到，為什麼你有一陣子說你的作品要從「有」開始慢慢轉到「在」。畢竟，「有」的問題處理不完。



 很好啊，恭喜你啊。就是這樣子。



站在「有」，任何東西都是問題，因為它是問題組合的。「有」跟「有」之間有個摩擦，有一個區隔，把「你有」跟「我有」又把它區隔。然後，我們把它做比較，帶出來數不完的煩惱。



站在「在」，一切寧靜、平安，從來沒有動過，什麼都沒有發生過。我常常講，Nothing happened. 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用語言、用觀念去表達。只要用語言、用觀念去表達，語言再加上念頭，全部都自然落在一個相對的層面，又帶回到我們的人間。



這麼一來，我們可以仔細這樣觀察─醒覺、「在」、一體，不是透過語言可以表達出來的。不是透過時間，可以為祂做一個形容或描述。祂完全是跳出這種比較，所以才會講是不費力。假如是費力、有工夫或力氣存在，祂又變成了一個相對的觀念。



我們才會不斷地提醒─任何追求，去比較─你剛剛講的有沒有進步、退步，用這種方法來表達，本身是在一個相對的層面在看著自己。跟一體是完全不相關的，連邊都碰不到。



雖然這麼講，它也沒有離開過一體。



你看，這是不是又帶來一層悖論：在忙碌當中、在動的當中、在比較當中、衡量當中、批評當中，都還有一體。一體本身就是後面的背景，可以講就是後面的銀幕，沒有離開過。



這一來，一個人懂了，就會發現沒有什麼好責備自己，或是後悔，或是認為過去自己很幼稚，想不通。其實，你最多也只是把注意力，從背後遠遠更大、無限大的銀幕，轉到前面小小的內容、變化，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你有損失什麼？什麼都沒有損失。



你懂了，最多也只是這樣子，就曉得「啊，還有一個那麼大的銀幕在後面。等著我。想把我包容起來。想把我擁抱起來。」



懂了，最多也只是這樣子。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

你只是把這個意識輕輕鬆鬆挪到後面，挪到背景。過去，全部注意力擺到一個小角落、一個小可能、數不完百萬個之中的一個可能。我們非要把注意力挪在一個小的可能，一個小的角落。現在懂了，最多只是退到後面，看到整體。



不光這個可能，任何可能，我都可以接受。



這麼一來，不是去抵抗業力，不是去把業力消失。



業力怎麼可能會消失？



這本身是矛盾，是個笑話。



你這一生，就是業力組合的。你有這個世界，本身就是業力組合的，因—果組合的。所以，你去消失它。最多也只是消失這個世界。但是你有一個注意的部份，還存在這個世界，這麼一來，這個因—果還是在繼續運作。



這樣子，全部矛盾都沒有了。



最多，你只可能做什麼？



面對這個因—果，不要再做任何反彈。讓它轉過它自己，讓它延伸它自己。讓它轉到哪裡─別的地方，它自然會消失它自己。



這麼一來，最多你只能講，你超越了因—果。因—果對你再也不影響了。你完全接受它，接受每一個瞬間，因—果的力量也就消失了，好像跟你再也不相關了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這麼一來，過去的制約─自己所帶來的制約、文化帶來的制約、宗教帶來的制約，全部都消失。一個人，就突然活起來了，自由起來了，快樂起來了。



而這種自由、快樂、活，是沒有條件的。是不合理的。是人間想不到的。比我們任何可以想出來的更簡單，遠遠不費力。



是這麼來的。





09 做一個見證者，最多還只是一個過渡的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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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一個自己理不出來的問題，你剛剛提到「一個人就大歡喜、活得自在」，我的問題是─這個時候「我」到哪裡去了？還有一個 individual（個體）嗎？



 可以講出這些話，或知道自己自在，自己歡喜，當然「我」還是存在。「我」最多還是在做個見證、做個觀察。



只是說，「我」本來很厚（假如我們把它當作一層殼子或一層膜來看），它本來很厚，打不開的。但突然它開始有點開始衰弱，開始讓一體活出祂自己，所以一個人才會自在。



但還是有「我」。



你接下來，還是知道自己歡喜─快樂也好，輕鬆也好，舒暢也好，或是沉默也好─還是知道。



等到一個人完全不去分析，不去知道，不去刻意知道或不知道。這樣一來，他就真正自在起來了。「我」真正退到後面，退到一個小小的角落，而前面全部只有一體，一體活出來祂自己。



只要你還可以去分析，可以去表達─好像一個人在自在，一個人在服務，一個人在快樂─還是「我」在作業。只是「我」稍微讓步了一點，祂又回到變成主角，是這麼來的。



我過去才會講，一個人，假如真正懂什麼叫做菩薩道，他不用刻意去做善事，對不對？他自然去服務，而且服務得快樂的不得了。你問他為什麼快樂，他也講不出來。



這樣子就對了。



他是很自在，很踏實在快樂，在做事、在服務、在活，沒有再追加一個層面在想、在分析、在看、在做見證。



但是，因為這樣做不到，我們才用各式各樣的方法、用各式各樣的工具讓大家體驗─什麼叫做淨化，讓念頭消失。透過臣服，透過接受，讓我們隨時好像可以觀察到自己。



我才會說，一個人不斷做一個見證，做一個見證者，一個 watcher，在 watch 什麼？在見證什麼？在見證這個小我。每一個念頭、眼前的動作，不去干涉它，只是被動地做個見證，做一個觀察。這樣子，不知不覺，當然念頭開始消失掉，頭腦開始淨化。



等到有一天，會發現這個見證者也消失掉了。也就是說，這個見證者，退，退，退，退到哪裡？退到一體。突然是一體在觀察到一切。一體在觀察─做、不做、眼前所看到的一切。中間這個膜，叫做小我、「我」、見證者、觀察者，消失掉了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就醒過來了。



從這些很輕鬆的作法，不斷地提醒自己─什麼叫做自在，什麼叫做臣服，什麼叫做參。有個念頭，有個觀察者，我們不斷問自己「為誰，在觀察？誰，還知道有個觀察者？觀察的人是誰？誰還知道自己在觀察？」



這麼一來，一路走到底，參到底，臣服到底，一個人就不知不覺醒過來了。



醒過來後，我才會說─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

你最多是退到一體，而一體從來沒有離開過你。什麼事情都沒有，也沒有一個動力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你什麼事情都可以做。



你做或不做，一體清清楚楚地帶你走，沒有一個「我」在刻意、在規劃，想去做一個影響，想去爭取。完全沒有了。



很有意思，這麼一來，這一生，讓一體帶著你走。你就活出信任，活出信仰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

10 你我本來就是無所不在，無所不知， 無所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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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活出我們全部的潛能，甚至醒覺





倒不是透過任何「做」、任何發生




 提到「我」，如果把它比喻做一個「殼」，從很厚，到也許很薄或很鬆。從這個比喻，我突然可以理解─所以，從頭腦的角度來說，醒覺必然是一個複雜的過程，是一步一步的。但好像在「在」來說的話，又沒有這回事。



 沒有錯。你看，這樣講，全部的矛盾就消失了。



看是站在什麼角度，什麼角色在談同一件事。站在「有」，它當然好像有個過程。我們才用殼子的比喻，厚也好，硬也好。我常講像個核桃殼。你知道，非常硬，用榔頭都常打不開。（我住在北美，所以用核桃做個實例。）站在一體，什麼都沒有。



這是一個小的、相對的世界，或者講一個狀態，一個不成比例的小的可能。在這之間，有數不完的（我們說一兆好了）不同的可能、不同的星球、不同的生命，而且生命每一個都不一樣，很精彩。



站在一體，全部這些都是祂自己延伸出來的。各式各樣的可能，沒有一個真正有什麼絕對的重要性。它最多像一個夢，一個妄想。



你可以想像，我們人活在這個地球，可以說已經有一百五十億年（15 billions）（編註：口誤。一百五十億年或一百四十億年，是一般認為有了這個宇宙 [從大霹靂起算] 的時間）。對一體，就像眨個眼，不到一秒鐘，一個 split second一樣的，根本就不成比例。



我們把這一生全部的潛能（potential）或是可能（possibility）擺到眼前所看到的這一點，這是太可惜了。



因為有這種人的架構，我們本來是無所不在的，你知道嗎？



我們哪裡都可以在。什麼東西都可以知道，無所不知。無所不能，我們的能力是無限大的，聰明也是無限大的。而意識是到處都在，沒有一個地方不在。這樣一來，哪裡還有一個空間可以插進來一個世界，插進來一個單獨的可能？



沒有啊，是多餘的。



假如你無所不在，你會在意一個小的可能嗎？



你就讓樣樣活出它自己。你站在一體看著、欣賞著、觀察到一切。就是這樣子。什麼都沒有發生！



你講發生這兩個字，本身是人頭腦設立出來的。是我們透過我們的邏輯，不斷做一個二元的比較─對前面、後面兩個點。不光有空間的觀念，還創出來一個時—空的觀念，有前，有後，才有發生。



不然，沒有這個時－空的觀念，哪來的發生？



你會認為發生好像是個很客觀，一個真正有的東西，你才講發生不發生，在追求這個。然而，我在這邊必須要再一次提醒─發生這兩個字，帶著動力的這兩個字，本身是頭腦的產物。



這個，是我們一般理解不來的。但就是這樣子。你仔細去觀察，仔細去想、去參，最後結論，也只是這樣子。站在物理、數學，本來也只是這樣子。不可能不是這樣子。



但是，雖然我們想通，從頭腦，一定還是有個發生的經過好談的。



這是難免，頭腦本身就是透過發生所造出來的。對不對？我們認為好像生出來，在累積、在變化，一路由小孩子變成成人。一路這樣子，透過發生演變出來的。這是我們人的狀態，是我們做人必須的經過。



但是，對一體，一點都不相關，它只是一個可能。從祂的角度，是一眨眼。我們人的一生，甚至地球的歷史、整個宇宙（宇宙本身也是頭腦的產物，這是我們一般人很少會去想到的）、太陽、星星，全部都是頭腦延伸出來。



然而，一切，對一體，可能就像一個眨眼。



我們其實有一個那麼完美的體在等著我們─一體。但是我們非要把注意擺到一個小的角落（可能要千萬年以後，才可以體會到我這裡所講的，過去古人大聖人所講的），要一次一次來，不斷地轉變。還要一生一生來，讓我們總是有一天，什麼經驗都累積到了，都學到了。痛苦、快樂、愛、悲傷、失落、好、壞……全部二元對立可以帶來的經驗，你都體會過了。



而且，不光是二元對立。可能你到一個星球，它剛好有三套邏輯，三個比較的點，不是二元，是三元。比如說我們這裡有四個維度─三個空間的維度，加上時間，可以說四個維度，四個層面。可能我們到另一個世界，有五個、十個、一百個……又怎樣呢？



好像我們非要把全部這些可能都活過，有一天，實在累了，我們跟上帝，跟一體說「一體，我什麼都看過了，我什麼都體驗過了。我不想、不需要再體驗任何什麼東西，就讓我醒過來吧。」



那一體怎麼回答呢？「你本來就是醒過來的，孩子，你到現在還不知道啊？假如你知道，你就醒過來了。」



就是那麼簡單。



站在一體，就是那麼簡單。



但是，站在我們的頭腦，絕對不會那麼輕鬆放過的。它一定會把自己的那一套道理、一套理論、一套根據拿來驗證自己，好像只有自己頭腦、眼前看到的存在。然而，人生主要的部份，它竟然會幫我們洗腦─讓我們認為不存在，沒有這回事。



這本身，我常常講是個 cosmic joke，是個宇宙或整體所帶來的笑話。一個
 
lila

 ，梵文的話劇，很有幽默，因為這是不可思議的。



但是，我怎麼講，我知道你都不可能會相信。



不是你的問題，是因為你的頭腦不會讓你相信，會帶著你走下去，讓你不斷的迷路。讓你再一次、再一次不斷再來。讓你把這個人間所看到的痛苦、失落、考驗、挑戰……變成充滿重要性，絕對的重要性。人間樣樣東西都重要，尤其這個生命。我們要保護它，要保留它，要延伸它，它有絕對的重要性。就是這樣子來的。



而站在一體，祂不忍心，還是希望你醒覺過來。不斷地提醒你，不斷地想浮出來。但是你看不到，你體會不到，隨時把祂忘記。祂想跟你說悄悄話，在你耳邊想留話，很親密的話。想保護你，想讓你醒過來，但你非要不醒過來。



這是我認為最可惜的。





11 把眼前所看到的，當作有絕對的重要性──這本身就是被帶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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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一個念頭的轉變，也最多這樣子，又把一體找回來了




 提到「頭腦隨時會抗議、會反彈、會說這說那的」，我想到其實你時常在書裡提到「又被帶走了」，這個「帶走了」每次我都不是很能理解。但是剛剛聽你這麼說，也就好像如果我走在路上，只要我一起判斷、一個擔憂或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、非去做不可的事，這就是你所謂的「被帶走」是嗎？



 不是的。這是兩個不同的層面。



我平常用「帶走」是什麼意思？



我首先先把你講的狀況，先做一個解釋。我們這個肉體在這個人間，隨時要面對一些考驗……比如說你要吃飯，肚子要填飽，要喝水，要到洗手間。或是前面有人在跟你講話，你要回答。或是有些事情，要處理。這是難免的。在這個人間，有這個肉體，有這個頭腦，一定要克服的，而且隨時在克服。



這倒不是會被帶走，帶走是什麼？



帶走是─隨時你忘記了，你還有另外一個身分，你還有一個更大的層面在等著你。因為你完全投入眼前的事情，而隨時讓你找不到路。讓你完全投入在眼前的事情，倒不知道你有另外一個層面。這才叫做帶走。



帶走就是代表─你認為眼前的事情、發生，它有絕對的重要性，是唯一的選擇、唯一的可能。隨時被它把你帶到這裡的相對的層面、相對的邏輯、相對的意識。這才叫做帶走。



我是在講這個意思。



假如一個人，隨時可以做到一個見證者─看著自己，知道眼前在面對事情。有時候投入，但是也可以不投入。也可以從人間所做的事，隨時也可以跳出來。做完事以後，就跳回來。這樣子，不斷地在提醒自己。不斷地觀察自己。就這麼簡單。不會把這條路完全忽略掉，把真正的你、一體忘記。



是在講這個。



但是，我接下來還是要再做個提醒。就是忘記了，就是把這一條路失去了，只要想起來，又撿回來了。什麼都沒有損失，也什麼都沒有發生。也不需要去責備自己、或是懺悔。都不用。



知道了，也就是這樣子。一個瞬間知道了，下個瞬間又回到一體。其實，你從來沒有離開過一體。



事實是這樣子。



你就算是在做事，忘記了。想起來了，祂還在等著你。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所以，不需要刻意地去做練習，去做功課，好像隨時都要在兩個世界似的。倒不需要這樣子。輕輕鬆鬆地，隨時自在，隨時接受這個瞬間所帶來的一切，隨時在肯定，這本身也是一樣達到同樣的效果。



你就這樣子很自在地在做事，很歡喜地在做事，好像讓事帶著你走。你在臣服當中，把自己老早交出來了。這樣一來，一個人隨時在生活中，在講話中，在吃飯中……他沒有念頭。是宇宙帶著他走，帶著他做，帶著他吃飯，帶著他在回答、講話、做事。沒有矛盾，就那麼簡單。



沒有一個「人」需要在運作，沒有一個「做者」。因為把這個「做者」老早已經交給這個宇宙，交給這個生命。



這樣一來，一個人雖然沒有念頭，但他隨時都在動，可以在做。可以在運作，在做事。而且做事、運作還特別好，特別順利，特別有效益，和我們一般人想的剛剛好顛倒。



在書裡面，我也提到心流。心流的觀念，也就是心帶著你走。心帶著你走，你本來就自在。不需要再多一個層面的念頭在觀察自己。對不對？



你已經交給這個生命。



但是，前面可能做不到，所以頭腦還需要踩一個剎車。你還需要做一些練習的功課，還需要有一個人在做見證者，讓你看著你自己，讓你不要隨時太投入在人間，好像把這個人間看得有絕對的重要性。



是這個意思。



但不知不覺有一天，你自然就活在自在。你沒有再有一個頭，再加上兩個眼睛在看，需要再去分析。



是這個意思。





12 一體等著擁抱你，等了很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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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多，透過臣服，一個念頭的轉變，我們也就回到祂了




 剛剛很奇妙，你說「其實一體從來沒有離開過你，從來沒有離開過我」，我整個人突然快樂起來了。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，你前面教我們去區分，有兩個意識軌道。我一開始知道有這兩個意識軌道的時候，很難免就落入一個比較冷硬的分別的邏輯。但是，剛剛聽你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，其實我體會到「一切都包容」。對呀，這完全符合定義啊？這是讓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就是「既分別，又包容」。



 恭喜你，「包容」這兩個字是對的。



絕對當然包容、包括相對，從數學的邏輯來說，也只是這樣子。你講infinity無限大，當然包括有限，包容起來了。不是這樣子的話，從有限，絕對不會到無限。從相對，到不了絕對。



是這個意思。



所以，你剛剛講的，是如此。一體，隨時是包容、包括這個世界，包括相對。你不管做什麼事，有什麼念頭，祂還是在一體的某一個層面運作，從來沒有離開過祂。



假如我們一個人，不斷地有這種理解，自然就像你表達的─快樂起來了。會有一種安全感，好像可以靠得住。有一個東西可以靠得住，而這個東西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。



這是我們最難想像的。



從我們一出生，到走，在這個相對的世界，面對那麼多表面上的困難。然而這個一體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。把一體當作上帝或是佛性好了，上帝、佛性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。神，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，都在愛護我們，想保護我們，不希望我們痛苦。



然而，我們過去因為不懂，昏迷了。可以這樣講。我們非要選擇─選擇什麼？選擇痛苦。選擇失落。選擇投入這個人生的故事、這個drama、這個話劇。讓我們有數不完的痛苦，數不完的故事，數不完的發生。而且，讓我們認為這一些有全部的代表性。



假如我們可以突然領悟到「喔！原來全部這一些，站在一體，都不成比例。而我最多只能肯定一體所帶來的一切的發生，一切的延伸，一切的轉變。」我們的注意力，自然從發生─眼前的故事、轉變、人生─轉到更大的層面。轉到一個不動的層面。轉到上帝了。



臣服，最多也是把我們自己交給上帝，讓上帝帶著我們走。無論眼前有多少、數不完的困難、數不完的打擊、數不完的災難、各式各樣的為難，看我們是不是可以信任。



信任什麼？信任這個一體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。而一切，一切所安排的，都是剛剛好。表面的痛苦、表面的不合理、表面的不公平，也都是剛剛好。剛剛好，我所需要的一堂功課。剛剛好，是我看不到的業力、五個感官所體會不到的業力，所帶來的一些變化，一些能量的轉變。去分析祂、去理解祂、或是解釋祂有什麼意義，本身是多餘的。因為解釋不來的。



這麼一來，這個信任就自然浮出來。



我們最多只是充滿著信仰。知道這生命會帶著走下去，走到哪裡不重要。因為只要點出來哪裡、走到什麼東西、帶來什麼轉變，這本身又回到相對的境界。



完全信任祂，是─不管了，不追求了，沒有什麼想得的，沒有什麼期待。這一來，一個人隨時在做什麼？隨時在禱告，真正的禱告。



真正的禱告，最多只是臣服，是把自己交給生命遠遠更大的力量。而這個力量就是我、你、你我。



你我本身就是這個力量，從來沒有分家過、分手過。你我不是一個小小的體，獨自面對這個大大的世界、宇宙。你我本身就是無所不在、無所不能、無所不知，有那麼大的力量。祂在等著我們發現這一點。



發現了，最多只是回家。什麼也沒有發生，什麼也沒有經過。也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分享。我們自然就快樂起來─沒有條件，快樂起來。沒有想得到什麼，快樂起來。跟這個人間發生什麼事情不相關。快樂起來。



也就這樣子，一個人輕輕鬆鬆走下去了。走到哪裡？不知道。也不會想知道。也不會想去追求。一切涅槃。一切平安。



其實他老早都平安了，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。還需要費那麼大力氣，浪費那麼多時間，走到這裡。



講到浪費，也不要再去追究了。



一切，都是剛剛好。





13 不是這個，不是那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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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全部的觀念都要丟掉，全部的狀態都要放下




 昨天最奇妙的是，這十五個問答走下來（編註：含前言的三個問答），我記得我回家的時候，心裡沒有什麼念頭，但還是可以運作。該坐捷運、騎腳踏車、認路……什麼都會做啊。但是整個晚上非常安靜，安靜到像昨天晚上的睡眠是一片平坦，好像我有在清醒的睡覺和做夢，生理上也是一樣，好像食欲和想吃的東西，都跟平常不太一樣，是一種很安靜的感覺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但我很珍惜。我要問的是，雖然說身心的變化跟醒覺沒有關係，但因為我還活在這個世界，所以意識上的轉變，是會在身心上有所感觸、有所變化，是嗎？



 很好。你所講的一些經過，一些心理上的轉變，最多都在反映念頭不起伏。念頭稍微消失，在一個寧靜的過程，都是好事。接下來，也不要多去分析，也不要去想它本身有什麼意義。



其實我講很坦白，什麼意義也沒有。這種狀態，我們人本來就有。所以，反過來，你會不會認為很遺憾─我們人隨時要透過念頭，把我們寧靜的狀態轉到一個眼前在做分析、比較、分別的這種狀態。



你看，多麼可惜。



古人其實都是停留在這種狀態。一天，沒有多少事情的變化。種田也好，都很簡單很樸實，隨時好像都在發呆，念頭沒有在動。其實他都活在一體。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我才會說，一個人只要自在，活出「在」，而這不透過任何動作、任何變化、任何經過、任何改變、得到所可以理解的。輕輕鬆鬆「在」，每一個瞬間都在。



清楚地知道，任何東西，可以表達出來、描述出來、歸納出來、分析出來、分享出來，都不是。都在二元對立。任何觀念，本身是在制約我們。所以，走到最後，要把全部觀念、全部的法門、全部過去人類累積的任何知識，都要丟掉，都要挪開，都要擺到旁邊。連一個「空」、一體的觀念都是多餘的。甚至，不能有。



為什麼？



只要你想到「空」、一體，我們的頭腦馬上透過一個觀念、一個對稱把祂想出來。好像這一體是跟什麼比較，而有一體；空，是跟哪些境界比較才有空；好像跟「有」有了對稱，是空。這麼一來，我們又有一個觀念。這個觀念叫做醒覺也好，開悟也好，一體、在、神……這一連串的觀念就出來了。



所以，任何觀念，包括我在這幾本書一步一步建立的，其實都不存在，最多是個比喻。把它很認真當作一個體系來看，本身又走了冤枉路了。走到最後，全部都要丟掉。



但是你注意到，很有意思是什麼？



我們假如有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（也就是這幾本書想帶出來的），而你現在發現你老老實實，輕輕鬆鬆「在」、活在、在自在。你已經也同時發現，這種狀態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。過去，其實不懂這有什麼用意，代表什麼。所以，可能接下來下一個瞬間，經過頭腦的投射，你又回到頭腦的境界，又回到煩惱當中，對不對？經過現在的架構，我相信你慢慢在體會「在」的用意在哪裡。



全部你頭腦可以想到的，自然建立一個時間、時空的觀念，而有一個過去。全部你可以想到的，都是過去了。你任何觀念，你現在想的觀念，它已經是過去了。而過去，它就不可能再重複自己了。除非你又透過記憶，把它再帶回來。



這麼一來，我們過去在修行、在追求或是過去犯過很嚴重的錯（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）不用再去追究，它已經過去了。就把它當作上一輩子來看好了。不用去追究過去，自然也沒有未來好談的。未來，是透過過去才可以建立的。這樣一來，一個人就輕輕鬆鬆活在現在，活在這裡現在。活在每個瞬間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也不用去分析，也不要去刻意追求什麼，也就那麼簡單。



回到你的問題，你看，你接下來的問題，又回到二元對立。認為活在這個人間，還是有種種變化，而這些變化有什麼意義？所以，我才必須再重複一次─沒有什麼意義。



你今天可能有這個境界，明天可能有另外一個境界。今天有這個狀態，明天可能有那個狀態。只要你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，我可以跟你保證，它還是在一個二元對立。你還是在一個相對的世界，在表達沒有辦法表達出來的狀態─也就是絕對、一體。



所以，都不要去分析，它沒有任何代表性。



很多人認為，某一些狀態代表他開悟了，已經領悟了，已經醒覺了。這些都是錯誤的觀念。或是他在做善事，他又刻意對這善事的意義或跟他個人的角色的關係要做一個分析。或是說沒有念頭，本來是一個自然的狀態，而我們非要刻意去把念頭壓抑，去把念頭取消。這些都是錯的觀念，愈走愈遠。雖然好像表面上愈來愈微細，好像你可以看到什麼，聽到什麼，其實都還是二元對立，從來沒有離開過頭腦的世界。



假如懂了這些，一個人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。全部過去這一生所累積的負擔，好像心中有什麼重量把你沉下去……你突然發現，這些都沒有了。因為這些觀念，跟其他的觀念都一樣的，都是頭腦投射出來的。這個世界，本身是頭腦造出來的。接下來，跟你再也沒有什麼關係了。



再有什麼困難。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肉體痛，有種種的失落，而在更深的層面，跟你真正的生命、一體、全部、「在」一點關係也沒有。一點點關係都沒有。不會影響到你，也沒有人或是什麼東西是來刻意欺負你、責備你。都沒有。你就輕輕鬆鬆跳過去了。



眼前發生什麼東西，或有什麼事，就讓它發生，就讓它完成它自己。這個肉體想完成什麼，就讓它完成它自己。不要再帶來一層的抗議、反對、對立。



這麼一來，這一生的因—果，從過去所帶來的，它就自然解散了。一個人在這一生，不會再去追加因—果，不會再強化業力。



也就這樣子，一個人什麼都沒有期待，什麼都沒有發生，隨時都在現在。活在現在，他不可能去追究未來、過去，或是什麼叫做醒覺。這麼一來，一個人就不知不覺醒過來了。也就插對頭了，跟宇宙插對頭了。



等著宇宙、等著生命來恩典你，讓你醒過來，跟「你」一點都沒有關係。



你看這樣子可不可以聽懂。








14 任何觀念、意思、意義，都離不開「我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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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的是，你可能到現在還不相信




 你提到輕輕鬆鬆「在」，這個我理論上明白，但不太能掌握，或者是它本來也就沒辦法用說的。倒是你剛剛最後提到「這個世界再跟我沒有任何關係」，突然體會到一種很大的自由。這種自由是說，真是沒有想到自己原本認為跟這個世界有那麼強烈的關係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。就是這樣子，incredible（不可思議）。



 這一生，全部我們所看到、觀察到、體會到、感受到，都是從「我」─「我想」、「我念」、小我，延伸出來的。



假如沒有「我」，這個世界跟著消失掉了。



我們仔細觀察，夜裡面睡覺，無夢深睡的時候，其實這時候我們一樣的，是醒覺的。只是我們不清醒。



醒覺的，沒有念頭。而我們回到這個人間，念頭就把我們蓋住了。醒了之後，早上一眨眼，念頭就把祂蓋住了。從第一個念頭「我醒過來，我睡的好不好，我有什麼感受……」就把祂蓋住了。



「我」沒有念頭前，一切都好。天下平安，自己也平安，跟著平安，什麼事都沒有。但是，一醒過來「我，我有什麼感受。啊！我可能遲到了。我接下來可能要規劃、準備什麼……」一連串的我、「我想」、「我念」就跑出來了。世界也就建立起來了，有個房子，有個空間，有房間，有……接下來就數不完的念頭，一直到我們睡覺前，都是這樣子，念頭把它帶走。



假如我不斷地強調，這個世界，甚至時—空（space-time）都是念頭組合的。我相信你跟一般人一樣，絕對不會相信。因為認為這個時—空在眼前，很堅實，很堅固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桌子、椅子、窗戶、房間、房子、大樓、外面的交通、車子等，怎麼可能不存在？我們很少會去體會，是我們念頭化出來，是透過五個感官化出這個世界。



我才會說，深睡，整個世界跟著一起消失。因為沒有念頭。



醒覺，最多只是在白天隨時沒有「我」，世界跟著消失。沒有「我」，一個人就自由起來了，什麼事都沒有，發現全都是一個大妄想。本來就無所不在，自由的很，哪裡想去、哪裡來，跟這個世界一點都不相關。



我們眼前所體會的這個世界，是把我們限制，把我們無所不在的意識限制在一個小的角落、小的空間、小的範圍，在我們人間的範圍。所以，任何觀念、任何東西可以想出來的，也就是離不開小我，本身是把我們綁住，是束縛我們，綁架我們，把我們做一個制約。



這一點，我雖然講了那麼多次。我想你還是很難可以相信有這回事。



因為你這一生，從出生到現在，完全是靠這個知覺、靠著這個二元對立所建立。你認為個人的人生，你的人生故事，是這麼來的。



假如，你突然發現，沒有念頭，你隨時在瞬間，也不用去分析，也不用去管它。你自然就會發現，眼前全部所看到的痛苦，過去所認為的煩惱、糾紛、不滿意，隨時心裡好像有一個負擔……全部都消失掉了。而你也就快樂起來了。



這種快樂，是不合理、沒有條件的快樂，你本來就有。假如有一個條件，當然它本身還是人間的快樂。它會有生，接下來會有死。這過去都談過。但我們還是隨時認為這人間可以帶來快樂。



所以，一個人突然理解了這些，知道眼前在處理不舒服的事、不愉快的事，面對人，也許這身心有個阻礙，有糾紛，或甚至過去有失落，或種種繃緊的關係……突然發現這跟你快樂不快樂、寧靜不寧靜、平安不平安、愛不愛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

一個人就跳出來了，超越了，自由起來了，活起來了，而發現原來過去所找的，認為一個人醒覺所體會的，本身完全是個大妄想。



本來是很簡單的，我們最多只有一個覺。這個覺，是全部每一個瞬間的共同點─睡覺、做夢、醒過來的共同點。這個覺，是純的覺。祂不是帶來一個二元對立的解釋，或是有一個意義。好像說我們在事情與事情當中，東西和東西的比較，或人和人之間的發生，要取得一些意思、用意、意義。倒不是這樣子。



全部我們可以想到的，過去所認為有意義的關係（意義，一個橋樑）。全部，都是二元對立。



其實，站在一體，只有覺。



而這個覺，是不分別的覺，是最原始的覺。是輕輕鬆鬆的知道，好像又不知道。他不需要把注意擺到眼前的哪一個角落。甚至可以說，他懶得去專注，懶得去分別，懶得去比較。因為他輕輕鬆鬆站在一個整體，樣樣都知道，也可以說樣樣都不知道，對他無關。



這樣一來，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，可以說肉體還存在，但他其實老早跳出來了。他就讓這個肉體該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上班、下班、養家、和家裡互動、和同事互動，而同時輕輕鬆鬆知道一切跟他真正的自己、一體，一點都不相關。



其實，醒覺，最多只是這樣子。古人、大聖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表達，都是同一件事。不管是哪一個法門、哪一個領域，走到最後，最多也只是這樣子。不是透過得、分享、解釋、領悟，可以得到的。



但是，後來的人，非要把這些很單純的覺、大聖人留下的分享，變成很完整的宗教的系統。這樣一來，本來是很單純的，是個絕對的軌道，絕對的範圍，自然就落在一個相對的語言的範圍。宗教也就是這麼來的。接下來，後來的人，再也沒辦法從裡面跳出來。沒辦法解脫。



本來，大聖人一句話都沒有留下來。他也不用留下來、不想留下來。也知道任何話留下來，最多只是再帶一個層面的制約。沒想到，後來的人，一定要刻意地用話建立一個左腦的系統。也就這樣子在裡面分別，在裡面做比較，去做各式各樣的歸納，甚至還會有糾紛。不同的派、不同的宗教也就是這樣子出來的。讓我們不光是沒辦法解答、沒辦法解脫，反而把我們綁架更深。



現在新時代（New Age）的一些領域更嚴重，它往微細的狀態走。比如說，追求脈輪，脈輪是不是要打開，有沒有天使的加持，有沒有可以跑到哪些境界、哪些宇宙、哪些星球，是不是可以跟靈體做溝通……就好像靈體、天使、天堂比我們這個人間更接近真實，更接近絕對。從這裡面也跳不出來。甚至我敢講，把我們人綁得更徹底，讓我們走不出來。



人，也就是這麼可憐。



還有人會認為，領悟，一定有方法去表達。認為這個狀態是很精彩，好像有很大的變更─可以得到什麼神通、很多不同的知識、不同的潛能，認為透過領悟、透過醒覺可以得到。



人也就那麼可憐。



你仔細想，到今天，我所聽到的全部問題，全部我所可以回答的，全部都離不開二元對立，都是透過動、做、腦在看著一體，也是很可憐。怎麼講、怎麼去分析，永遠跳不出來，永遠離不開。



甚至，我最擔心的是什麼？─以後會有許多朋友，會把我每一句話變成一個系統，變成一個完整的系統。把這個當作有個絕對的重要性。這麼一來，這些前面留下的書、內容，也會變成一個制約，建立一個很完整的系統，再制約我們，這是最可惜的。



我在這裡，最多也只能不斷地再提醒，一個人要醒覺過來，全部體系、全部觀念要乾乾淨淨地，把它丟掉。我過去才會用不同的比喻，一個人從天空掉下來，或是一隻貓抓不到牆壁……都在表達這個觀念。



我認為最不可思議的是，到今天，我沒有聽過任何一個人，進入這種狀態。知道他突然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靠得住。表面上是沒有任何安全感，因為過去全部所累積的理念、價值觀念，都要丟掉。



假如有這種領悟，也就差不多了。一個人不知不覺就醒過來了。



我所聽到的全部問題，都還在講境界，還在講狀態、感受、領悟、一些體驗……



這些都還是二元對立。





15 一切是顛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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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體來插頭，來插對頭，來消失我們全部的矛盾




 我最多好像只能說 thank you，突然之間，好像很多負擔不見了。最後，就連醒覺都不用去計較，沒有什麼好計較的時候，真的是一個好大的放鬆。就好像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計較、沒有什麼好知道，就連現在說這個話都好像有點多餘。好像我不管怎麼樣，我仍然可以愛、可以快樂、可以在……whatever I want（想做什麼做什麼）。Thank you. 現在真的連說這個都有點多。我剛剛腦袋還是要想「剛剛發生了什麼事」，突然之間，連去想到底怎麼了，都有點懶。Thank you.



 這一切，本來就是語言不可能表達的部份。任何語言、任何觀念，都不可能表達一體。連我們去體驗，用「體驗」去講，都不正確。所以，最多只是活出來，把祂活出來。



每一個瞬間，把祂活出來。活出來什麼東西，不重要。活到哪裡，也不重要。就讓祂帶著走，到哪裡呢？不重要。這個命可不可能改，不重要。還有什麼世界好救嗎？這本身是個大笑話，對不對？



連這些話本身，也都是個大妄想。



一個人老老實實、輕輕鬆鬆，活在每個瞬間。接下來，需要做什麼？不存在。還可能做什麼角色？也不存在。可能發生什麼？都不存在。



其實，最多什麼事都沒有。你說有什麼發生？什麼都沒有。只要講發生，又把我們落回這個世界。但是，落回這個世界。It's OK, too! 也沒有事。什麼事都沒有。一切本來都是平安。一切本來都是寧靜。



懂了，又回到一體。



甚至連回到，都不需要。你本來就在一體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輕輕鬆鬆地，就看這世界的變化。變化到哪裡？不重要。還有什麼地方需要去修正？也不重要。你會突然發現，一切都是完美的。



以前有颱風也感覺不對勁，地震也不對勁，大災難都不對勁。然而，一個人突然會發現，一切都安排的剛剛好。它本身有一個業力在轉，跟我們不相關。它本來就是轉它自己。而一切都是頭腦所投射出來的。在這個頭腦的範圍，有一個東西叫因—果，它就跟著因—果法走下去。



這樣一來，你突然發現─樣樣都剛剛好，在每一個角落都剛剛好。每一個發生，都剛剛好。而一切都跟你不相關。



所以，我才會說，真正的菩薩道，是最多你自己醒覺過來。醒過來了以後，發現該怎麼做就怎麼做。該救人就救人。該幫助別人就幫助別人，沒有事了。也不會去刻意做這個，刻意做那個。沒有什麼事好做。一切可以想像的東西、事情、任務都跟你不相關，是生命來帶著你走下去。



是剛剛好顛倒的。跟你個人的小我已經不相關了。是大的我、自己、一體，帶著小我走下去。



這是很不一樣的狀態，也許你我一生都沒有體驗過。



這樣一來，全部心裡的負擔、壓力也都解散了。它本來就不存在。走到最後發現，很有意思，連 「我」都沒有存在過。我指的是小我，英文是 ego，小我根本沒有存在過。



就是因為它從來沒有存在過，沒有什麼東西叫小我。一切是個大妄想，是頭腦投射出來的。你才可以跳出來。假如真正有一個東西叫「我」，你怎麼可能那麼容易跳出來？是不可能的。就是因為一切是虛的，是假的，在一個虛擬的實境（virtual reality），才會說全部都可以讓它過去。一個人，才可以輕輕鬆鬆走出來。



假如隨時沒有一體，你怎麼可能回到一體？是不可能的！因為這麼說，就需要有條件，需要因—果，需要有一個動作，後面才可以回到一體。這麼一來，本身還是受因—果法的制約。



然而，一體是老早活在祂自己。



所以，你這樣就突然發現是一體來醒覺你。是一體，透過你，突然看到自己。你最多是反映一體，在每一個角落，都在反映一體。也就是說，你在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到一體。在任何東西，都可以看到上帝。知道它離不開上帝，都是上帝延伸出來的，是你自己一體延伸出來的。你幫助別人，其實也是在幫助自己。你對別人刻意有什麼不好的念頭，其實也在對自己有不好的念頭，不好的動作。



一個人就突然寧靜了，得到大平安。什麼事都沒有。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。怎麼去描述？不可能的，甚至是多餘的。一個人就好好活下去吧。活到哪裡，也無所謂。這麼一來，還有什麼命想改嗎？還有什麼痛苦沒辦法忍受嗎？還有什麼人間看到的不公平需要修正嗎？還有一個世界可以救嗎？



也就那麼簡單，一個人就輕輕鬆鬆插上頭，插對頭（plugged）。跟什麼 plugged？跟什麼插對頭？跟一體。隨時跟一體插對頭。



有時候因為眼前有事情、有人、有話在談，你突然投入了。很投入，忘記一體，把這個人間當作真的。一想起來，也沒有事了。什麼矛盾都消失了。也不會再去制約，不可能去責備自己─咦？怎麼會被眼前的事情帶走，被人間帶走？不清楚了？都不重要了。



沒有什麼清楚不清楚、對或錯。一切都是如此，沒有事。想起來了，一體就在眼前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不斷地肯定一體。不斷地有信心，充滿著信任，對一體的信任。



這麼一來，他也就活在大信仰。



活在大信仰，一個人自然就醒覺。





16 最後，連一個見證者、觀察者，都懶得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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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隨時沉醉在一體──也就差不多了




 剛剛提到這個世界跟我再也沒有任何關係的時候，我突然體會到這個世界跟「我」，跟自己之間好像拉出了一個距離。拉出了一個距離之後，你常常在說旁觀者、見證者，這三個字好像就活起來了。接下來，一路上，我就這樣子觀察著，騎腳踏車也觀察，走路也觀察，直到剛剛突然發現，耶？我觀察什麼，那個就存在啊。對我、對自己就存在啊。所以，我一天到晚都在觀察我，觀察自己怎麼了，我就愈來愈堅固，而我一天到晚觀察這個世界，觀察這個世界怎麼了，這個世界就愈來愈堅固。我覺得好奇妙喔，原來注意力放到哪，哪就跟真的一樣。注意力放到頭腦，頭腦就跟真的一樣。注意力放到一體，就不知道會怎麼樣了？



 一個人做一個見證者，其實最多只是站在一體在觀察。



觀察什麼？觀察一切。



因為你眼前的，還是認為是真實，挪不開。認為真正有一個東西叫做「我」，還有一個世界，還有你，還有別人，有其他的東西，有發生什麼事情，有這個……種種的互動。這個「我」因為還存在，所以，當然用見證者（好像一體看著自己在做）。這還是一個初步的方法，一個初學的方法，可以這樣講。讓大家踩個剎車，知道自己的念頭在動、在做，而全部都是「我」才延伸出來一切。



見證、watching 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，對念頭踩個剎車。隨時好像看著「有」，好像又沒有，同時在透過一個見證者在看著一切，好像看著自己在演戲。在一個初學的狀態，可以這樣子做。



但是，不知不覺就會發現─走到最後，這一層膜，這一層的觀察也自然就消失掉了，消失掉它自己。也就是說，在誰的角度，在觀察、在欣賞、在看這個世界，都不重要了。好像就是一體直接在互動，在跟這個人間互動。已經不再透過另外一層的過濾─「我」、「我想」、「我念」在做一個判斷，在做一個判刑，在做一個批評，在做一個分析。



把這一層去掉了，那就很有意思。一個人很直接在看著這個世界，沒有加一個主觀性的分析，沒有再加另外一層的過濾。這麼一來，誰在做呢？倒不知道了，不清楚了。自然沒有一個「做者」（一個誰在做。有一個人在做）。這一層─有一個「人」，有一個「做者」─就這樣消失掉了。



我認為這是相當有意思，而你自己需要親自去體驗、去體會，因為它不是理論。用理論這麼講，好像不太通。當然，你在做事，有一個人在做事啊，有一個小我在運作。怎麼會突然好像沒有一個「做者」？



其實，一個人假如從你前面講的觀察者的角度在看世界，而這個觀察者慢慢消失掉，自然就理解了。會突然理解我這裡所講的這些話。



好像就是說一體（一體本來就是主體，本來也沒有什麼叫客體）全部都是祂自己，到哪一個角落都是祂自己。宇宙，本身就是祂自己延伸出來的。所以，你說誰在做什麼？沒有一個主體，也沒有一個客體，沒有一個「做」的動作。沒有一個發生，沒有一個「動」，沒有一個成為。小我就自然這樣消失，但還是有「動」，肉體有一個動。也就這樣子一來，樣樣都很直接，把這層過濾就完全取消掉了。



祂帶著你走，帶到哪裡，好像也不重要了。



從一體的角度，祂不在乎任何東西，沒有期待任何結果，沒有想追求什麼。祂最多知道、不知道，兩個也不去區隔。而中間所發生的事情，跟祂也不相關。最多只是業力的組合。



你有這個身體，有這個世界，當然是你的頭腦投射出來，而投射出來的原因，每一個瞬間所看到的發生，當然是種種因—果所組合起來的。



我也講過，過去很多因—果其實我自己也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這些因—果是從哪裡來的。再怎麼說，透過我們的五個感官，絕對體會不到整體。因為我們所看的是一個很小、很窄的一個層面。我們把祂分一塊一塊的，把祂局限。這樣五官才可以去理解，才可以去體會。本來它就是讓我們看不到整體。五個感官沒辦法體會整體。當然，因—果它也沒辦法體會。它不知道，有這個身體，有這個肉體，本身就是因—果組合的。而這些因—果的發生，它自己有一個力量，好像有個法在運作。



然而，站在一體的角度來看，祂一點也不在乎。發生不發生是一樣的。有沒有是一樣的。對祂完全是個大幻覺，祂也不在意這幻覺會延伸到哪裡，對祂會展開到哪裡。跟祂沒有關係。



所以，一體祂沒有誰在做，誰被做，做的人是誰……這些，跟一體一點都不相關。誰被做，好像不相關，根本沒有這回事。更不用講「做」、「動」，根本沒有這回事。



但是，雖然這樣子，祂本身是一個智慧、是聰明，可以說是生命最大的力量。祂會帶著一個人走下去，會從因—果的作業中，讓樣樣安排的最好，讓因－果消失它自己。祂會接下來帶著你走，不用擔心。帶到哪裡也不重要。



假如一個人懂了這些，他也不管誰在觀察不觀察，全部把自己交給一體。



透過信任，信任誰？信任一體，相信一體。



信仰到一體。



這樣一來，生命就打開了。它跟一體的管道就接頭了，接上頭了。有做什麼？什麼都沒有做啊！對不對？



後面你提到，把念頭擺到哪裡，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轉了另一個題目。接下來可能再打開。



我過去常常這樣講，你關懷一體，你疼一體。好像喝醉酒一樣的，你沉醉，沉醉在一體。你全部就跟一體分不開。疼著一體，認為是最親密的朋友。那麼，一體也會回過頭來疼你，關懷你。把你包容起來，把你擁抱起來。祂會照顧你，會帶著你走出來，不用擔心。



是因為我們不信任，所以還有個東西叫做「想到」一體。把注意力擺到一體，這還是小我在講話。是我們相對的部份在講話。假如完全信任，這些話就講不出來了。你本來就和一體分不開。你是一體帶著你走，做什麼都已經分不開了。



所以，自己要注意。



這些話，因為我過去講說，把這個念頭全部落在一體。然而，這次來是個反復，把自己當做一體在講話、在做事、在看事，你才會產生這個念頭。以為好像我們從身體要落在哪裡，要落在一體。



其實這些都是多餘的，都只是一個比喻。



懂了這些，這些話也自然消失它自己。什麼都沒有做，不費力，你本來就是一體的一部份。這樣子，一體就把你化解了，把「我」化解了。



而且，講到最後，也沒有什麼東西好化解。因為，小我本來就是一個虛的東西，虛的現象。假如不是虛的，你也走不出來，你也沒辦法把它化掉。



這些，都是自己要參的悖論，看自己可不可以參通。



這樣一來，什麼事都沒有。想做什麼、要得到什麼、要透過什麼回到一體，本身都是大妄想。



你本來就在那裡。



要清清楚楚知道，真正什麼都做不了，你才真正走到一體的門戶，走到祂的邊。才能讓祂徹底地把你吞下去，把你擁抱起來，把你帶回家。



你看這樣子，講的會不會比較清楚。





17 可以活出或不活出任何可能，都一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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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沒有什麼重要性





這個本身，就是解脫，就是大定




 我剛剛一聽，突然覺得整個人清爽起來。會覺得「喔？其實，延伸出『我』也沒關係，延伸出『世界』也沒關係。」是這樣嗎？



 對呀，當然。一切的問題，都是小我投射出來的，造出來的，建立出來的，延伸出來的。



你還記得嗎？我們一直在重複這一點：No problem. 修行是什麼？是 no problem. 是放掉一切。放掉觀念，放掉問題、窩囊、失落，全部過去、未來、時間的觀念，任何的觀念放掉，no problem.



甚至放掉偶爾延伸出來的小我。這個延伸小我的經過或過程，也可以放掉，無所謂。讓它活出它自己。因為你有這個身體。表面上當然有這個身體，因為我們在這個時空在運作，當然有這個身體。它本身就是因—果產生的。



偶爾，你在投入這個時—空，眼前有個人在跟你講話，有事要做，當然要投入─認真，親切，誠懇。去幫助別人回答這個問題，有互動，有沒有損失什麼？什麼都沒有。



做完事以後，讓它自然回到心。



「我念」、「我想」自然落回心。



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

我常用英文講 Nothing happened. 什麼都沒有發生。發生的，是對小我，有發生什麼事。對一體，祂根本就不 care（在意），不成比例。



我常講，就像和一隻大象相較，連一隻螞蟻的尺寸都不到的比例。我們的人間和一體比較，根本不成比例，連螞蟻和大象比較都無法表達。對這種不成比例的世界或境界，有什麼好計較的？



我們本來就無所不能。無所不知。無所不在。整個宇宙就是一體。整個全部、這一生的潛能，就是一體。你到處都可以在，到處都可以不在。樣樣都可以知道，樣樣都可以不知道。



有這種潛能，你何必要計較眼前一個比小螞蟻遠遠更小的一個潛能？一個小小的角落？



懂了這些，一個人就突然自由起來了。



他隨時在運作，運作什麼？



眼前有問題，他就跳回到人間，忙著在做。不需要，就挪開。什麼都沒有發生，也沒有一個「做者」。樣樣都像遊戲一樣的。遊戲來，就跟著來。遊戲走，就跟著走。有時候，它來，不去理它也可以。



什麼都沒有發生，一切都是寧靜，平安。



完全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只有什麼？只有一個最原始、最純的覺，在這個
 
sat-chit-ānanda

 ，有一個「在」的觀念，還有一點一體的觀念，接下來有一個功能叫做覺─
 
sat-chit

 （在—覺）。



站在這個覺，看著這個世界，自然一個人就會快樂起來，歡喜起來，會樣樣都很珍惜。因為感覺都很新鮮，而樣樣都知道不重要。沒有絕對的重要性。它都是頭腦延伸出來的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就解脫了，跳出來了。



全部宇宙，不只是這個眼前看到的、想像的這個宇宙（宇宙有各式各樣的層面，有數不完的宇宙，數不完的可能。只要我們講到宇宙，就落回到這空間）都是你的家。



你哪裡都可以去，哪裡都可以不去，你哪裡也去不了。全部就是你，你就是全部。你可以去哪裡呢？



你到哪一個角落，又落在那一個角落，又製造了一個相對的關係，相對的世界了。



你隨時停留在絕對、一體，你哪裡也不會想去了。到處都是你的家，有哪裡比較重要呢？你到這裡，跟那裡，跟哪裡，別的哪裡，有什麼區隔呢？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就突然懂了平等心。而這個平等，是大大的平等。這個領悟，本身就是定─大定。



小定，是把注意力擺到一個小的角落，專注到它。當然這也是一個工夫的層面，把一個角落愈來愈具體、愈來愈小、愈來愈專注。一個人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超越。超越眼前所看的這個角落。但是，你懂了─你從來沒有離開過家，又何必做這個工夫呢？



對不對？你去超越它做什麼呢？



你本來就已經超越它了。你不需要做這個工夫都已經超越它了，何必再集中注意力在一個角落，再小的角落，再再小的角落，而接下來還要去超越它，這不是多餘嗎？



你站在整體，知道每一個角落都一樣的。



眼前樣樣的，都是平等的。不只是在眼前的，在心中可以想像的，甚至沒有想像的、不可能想像的，都是平等。



這麼一來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計較？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認為是真實不過？



有什麼東西呢？



所以，你才會突然體會古人為什麼會用妄想、幻覺來看這個世界。知道它根本就不成比例，就像一個影子一樣的，就像一場夢。用現在物理的語言，可以說它就是一個可能。一個小小的 possibility，小小的可能。在數不完的可能，它是中間一個。我們非要把這個小小小小的可能，變成唯一的可能，好可惜。



你懂了這些，全部的矛盾都消失了。



一個人就活起來了，活潑起來了，活躍起來了，天真起來了。有時候他想投入這個人間，好啊，enjoy，欣賞，享受它。你參加這個幻劇有什麼損失呢？什麼都沒有。有時候他不想參加這個遊戲，也沒有事。



最後，什麼矛盾都沒有。任何矛盾都跟著消失了。



一個人就平安的過一輩子，而講「過一輩子」本身也是一個比喻，對不對？你從來沒有生過，也沒有死過。你是不生不死的一體，所以，有什麼輩子好過呢？



你從來沒有離開過，也沒有生過，沒有死過，是永恆的。



所以，最多只剩下什麼？最多是每一個瞬間，接下來，下一個瞬間，再接下來一個瞬間，一連串，就變成永恆了。



你就突然發現，你是自由的，而你從來沒有過不自由。



你最多只是在。在。在。



在到哪裡，都不重要。在做什麼，都不重要。只有一個在，一個
 
sat

 ，一個 beingness 的觀念，稍微輕輕鬆鬆地還存在。



這麼一來，整個人間就內爆，消失掉。



你發現，你已經不屬於這個人間，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制約你。你已經老早活過了。你該活過的，全部的可能，你都沒有活過，好像也都活過了。



你看，這本身又是一個悖論。我們頭腦說「咦？假如沒有活過，又怎麼好像都活過了？」意思是，你從一個相對的角度來看，你還沒有活過。未來的可能，當然沒有活過。



然而，站在一體，這些都不成比例。活過、不活過，都無所謂。所以，可以講都活過，活過了一切。



因為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，你老早已經在涅槃當中。





18 活在每一個瞬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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瞬間跟瞬間中都一樣，自然進入平等





這個平等，就是大平等心




 以前聽你在講平等的時候，我總覺得我做不到。剛剛在聽的時候，突然之間，我在看眼前的花─我投入它，跟投入那個瓶子、投入什麼……其實都一樣的時候，我有一種很自由的感覺。覺得原本包裝的一個「不能這個、不能那個」的殼，可以不用去管它。



 是啊，你還記得，我過去常常講─定，是個「在」的成就。平等，也只是個「在」的成就。樂、歡喜、喜樂，也是一個「在」的成就。愛，也是「在」的成就。寧靜，也是「在」的成就。



都是「在」的成就。



什麼意思？什麼都不用做。一個人隨時都自在。



在哪裡？



在瞬間。



在每一個瞬間。



接下來，再下一個瞬間。



透過每一個瞬間，一個人輕輕鬆鬆活出來「在」。



接下來，根本沒有什麼平等、不平等好談的。他已經達到平等心，每一個瞬間所看到的，體會到的，跟下一個瞬間都一樣，跟下下一個瞬間都一樣，不是老早就已經平等了嗎？



不是透過你，去把兩件東西看成一樣，把祂變成平等。是祂平等祂自己。你都沒有做，沒有費力。你只是輕輕鬆鬆地，像個小孩子，活在這個瞬間。其實，樣樣都已經平等，都平等起來了。



不斷地，我在提醒這一點：一切，跟大家想的都顛倒。



我們站在一般的修行的觀念，好像很努力，最後需要得到一個結果，這結果叫做平等；或努力去追求平等，刻意地把人、把人與人之間看得平等；我們刻意去服務，去做一些善事，就希望平等化。



這些都是多餘的。還是小我、頭腦的作業在運作。



真正的平等，其實不是透過「想」、「做」或怎麼去規劃、期待、分析、理解、歸納……完全都不需要。



真正的平等，是隨時一百八十度回到內心，回到「在」，回到生命最深不動的層面，也就是一體。



站在一體（假如有這個東西好叫做一體的話），一個人自然就平等了，也就平等。而這個平等，前面提過是「大平等」。它是人和人之間以外，還有人和事情、人和東西、東西和東西、事和事─樣樣都平等。每一個可以觀察到的，想像到的，表達出來的，透過我們知覺可以覺到的，都是平等的。



這才是大平等心。



這麼一來，假如樣樣都平等，也沒有什麼自由、不自由好談的。一切本來都自由的。而你突然只是發現─是自由。是平等。發現什麼都沒有事，no problem.



你老早都自由了，只是過去不知道。所以，這麼一來，你會發現全部過去的觀念、理念，包括平等的觀念，都可以把它丟掉。一個人才可以徹底脫胎換骨，徹底從這個人間轉出來，回到一體。



這個一體從來沒有離開過你，不斷還在等著你，希望你跟祂接上頭、插對頭，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

19 平等是一個絕對的觀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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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不是透過小我可以理解的





只有一體，活出祂自己，才自然帶出平等




 剛剛在「可以投入這個，也可以投入那個」的時候，我感受到一種自由，但隱隱約約腦袋裡會有兩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是，就會開始擔心這個狀態持續多久？直到你提到一句，我突然「喔！其實這跟時間一點關係都沒有」。不靠它維持多久，也不靠它維持不多久。第二個問題是，就會隱隱約約有點擔心─這不是靠我自己啊！這 somehow（多少）是靠（你）啊。



 對啊，本來就不靠時間啊，不靠時間的長短。



時間，是腦的產物。



你就是被時間束縛、綁住、制約了一輩子，還不知道，所以，自然有一個期待─期待一個境界或狀態不要消失掉。期待什麼時候。它可以停留多久。這種平等的味道、感受、體會，有多深或多淺？可以停留多久？……這種問題自然又浮出來，又是小我在運作。這種問題，本身就是從頭腦延伸出來的。



祂跟時間一點關係都沒有。只要你可以說長、短，它還是落在人間相對的範圍。你還是沒有解開。你還是被它制約，而且制約到底，還不知道。所以，跟時間一點都不相關。祂想要多久、多長、多短，跟你沒有關係。



也不是說你可以用語言，這時候認為有平等，下一個瞬間認為沒有平等。假如有這種看法，前面的平等還是不平等。還是一個比較的範圍。好像你在做一個對稱、比較、對照，因為你知道有東西不平等、不一樣，長的樣子不一樣，總是在心中知道有什麼東西不平等。所以，突然你產生了一種觀念叫做平等。它只是一個剛剛好相反、對稱的觀念，是從不平等，突然體會到什麼叫平等，這全部都還是頭腦的產物。你講的不平等，跟平等，本身兩個都是相對的範圍。



我在講的平等，是沒有平等的觀念。最多只是瞬間，接下來再瞬間，再接下來瞬間，永恆的瞬間。每一個瞬間，我最多只是接受，我只是臣服。臣服到哪裡？臣服到瞬間。臣服到自己。臣服到一體。所以，連一個平等、不平等，一樣、不一樣，這種念頭都起不來，都浮不出來。你說，有什麼東西還叫做平等？



平等，是一個絕對的觀念。一個人在絕對的範圍，也就是無限大、無限小的範圍，有什麼東西叫做平等、不平等？



你剛剛表達的平等，本身還是一個相對的觀念。站在絕對，連語言都沒有，連一個念頭都沒有，哪來的平等還是不平等？有什麼追求值得再表達出來呢？值得比較境界？



你講的平等，對你還是一個境界。還是一個境界可以追求，甚至時間長短，是不是可以再做一個歸納。接下來你又在問，這當然跟你一點都不相關囉？



本來就這樣子。



跟誰相關呢？



所以，我才會不斷地用「參」的方法，提醒大家，提醒自己「為誰，有這個平等的觀念？」假如有一個「我」，「我」認為樣樣是平等，這本身還是小我在講話、相對在講話。



就是因為有兩個軌道，一個是相對，一個是絕對。而一體，站在絕對的軌道，站在全部的軌道，其實平等不平等，跟你一點都不相關。你最多透過「在」，透過每一個瞬間，活出一體。



你本來就達到一個平等心了。而這個平等心，跟你一點都不相關。祂不是透過小我建立出來的，不是一個小我在體會什麼是平等、不平等。最多，你只能把祂活出來。而這活出來的人，這個「做者」，跟你、我一點都不相關。跟小我一點都不相關。是一體活出祂自己。



這麼一講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活、不活，全部是相對的觀念。是小我在產生的。所以，到最後，最多只剩下什麼─沉默。



一句話都講不出來。



最多只是一個空檔，一個領悟。而這個領悟不是透過語言可以描述出來的。



就是那麼簡單。



但是我們非要在別的地方去找，找這個真實。再怎麼找，永遠找不到的。



也就是那麼簡單，或是那麼難。





20 回到

 

Netti Netti





20_Plugged




Nothing is real. That which is real is no-thing.





沒有一樣東西是真的，而真正的東西，什麼都不是





徹底領悟到這幾句話，本身是最大的信仰




 突然之間，你講過的一些觀念，包括不費力、輕輕鬆鬆的「在」，它會自己浮出來。甚至，包括信仰。過去，我會認為信仰是要費力去培養。但是現在對我來說，信仰也不是一件費力的事情。它是真的，就是真的。我現在要說的是，我覺得自己有時候好像在兩個世界，一個世界是我這樣沉下去，會很放鬆，就是覺得沒有什麼好擔心的，甚至連寫這個書，做這件事都沒有什麼好那個的。但是到另一個世界的時候，就是這念頭馬上會跳起來──我該怎麼做、該怎麼做。但是，又知道刻意的做，跟這都不相關。就是在這兩個世界跳來跳去。



 這裡我還是要提醒「前面講這些話的人，是誰？」



「為誰，有這些觀念？有這些兩個世界、分不清楚哪一個世界、有一個費力不費力的觀念？」



「是誰，還有這些念頭？」



自然，一個人只要輕輕鬆鬆去參，就會發現──全部可以表達的、剛剛所表達的、一切可以想到的，全部的觀念都是頭腦的產物，都是頭腦延伸出來，都還只是二元對立。



你不管自己認為多麼突破，好像有多大的一種打開，或一種放下的體驗，甚至你認為是體悟。其實，它還是「我」在作用。



這是我希望你可以接受。



接下來，就不斷地參，不斷地臣服。這樣子，一路走到哪裡，都不重要。最多只是，只要有一個「我」，一個「我想」、「我念」，就不斷地參。這樣一來，就逼著自己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下去。



怎麼說？



自然會發現，全部、一切你可以體會的，你現在所講的，從我個人的角度，還是一種比較粗糙的念頭，或是一種境界。都還只是「我」─「我念」、 「我想」延伸出來的。等到你進入更微細，那已經很細了。比如我常常講一種 free fall 一種自由的、隨時在跌在掉的感受。沒有任何東西靠得住的時候，那時候可能是恐懼，也可能是沒有安全感─全部這些體驗，都還只是「我」產生出來的。



所以，一個人就是要不斷地透過參，透過臣服，輕輕鬆鬆體會到，全部這個世界可以想的出來、表達出來的，都還是頭腦的產物。這個頭腦後面，還有一個東西，還有一個主人在觀察，可以觀察到，可以覺察到。而這個主人，我們為了比喻，講「心」好了，是什麼？



什麼是心？



接下來，沒有答案。



最多只是輕輕鬆鬆地體會，一切是從心延伸出來的。



這麼一來，你會發現「我」根本就不存在。「我」是虛的，是假的。「我」本身是一個資訊所轉出來的。是這個頭腦透過二元對立轉出來的。那又有什麼地方好去分析，去跟它造成一個對立，再帶來阻礙，甚至一個反彈？或是想消失、不消失它？



連這句話「消失『我』」，本身都是個大妄想。它本來就不存在。因為是不存在，你才可以把它輕輕鬆鬆地挪開，才會講說是不費力。



假如是費力，等於是我們肯定有一個虛的「我」變成真的「我」了。那會很費力─那麼堅固，從生到現在，都在。你怎麼可能輕輕鬆鬆把它挪開？就是因為它不存在，它是虛的。你才可以輕輕鬆鬆地把它擺開，不去跟它做一個反彈，可以放過它。



我才說一切都是顛倒的。



我們認為，有一個「我」，甚至要從「我」去解開、去解脫。認為這個人間是真的，要超越這個人 間，自然有一個醒覺的觀念，要從這個人間在昏迷當中醒過來。好像全部這些觀念都是真的。所以，就在腦海裡浮出來一個練習，一個努力、費力，很認真要去面對這些，要去解開。



一直等到有一天，你發現「喔！原來，沒有一樣東西是真正存在。」全部這些都是一個大妄想，接下一個大妄想。你最多只需要把它放掉，不要跟它再帶來一個層面的對立，好像還肯定它，讓它變得再真實不過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放過它，放過自己，放過這個小我。放過這個小我所延伸的世界。



有一天，會走到這個地步。



你就會發現「喔！原來，什麼都不需要做。」



這時候，我希望你記得，我從過去到現在都在講這句話─你什麼都不需要做。Absolutely, you have to do nothing. 你沒有任何一點可以做，或是需要做。只要你還有一個念頭要做，當然它又讓你回到一個相對的層面。又在那裡打轉，又在那裡花不知道多少時間、費力在那裡去分析、再去解釋，再去刻意地去規劃。



就是這樣子。其實它是相當簡單。簡單到一個地步，可能沒有一個人會相信，會質疑「這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有這麼簡單的事，不可能是一個人不費力可以醒過來，甚至不費力就可以解脫，不費力就可以超越這個世界。」



這答案是─確實有，確實是這樣子。



假如你要費力，反而祂變得有條件，祂變得有制約，祂變得有生或有死。就是因為不費力，什麼都沒有做。做不來的。祂才是個永恆的部份，才是你本來就有的。



所以，你前面講的沒有錯。你最多只是要信任。



信任什麼？信任祂！



信任─完全不費力，祂就在眼前。這本身就是信仰，你講的沒有錯。



信仰什麼？信仰自己。信仰自己本來就跟神從來沒有分手過。



就那麼簡單。



因為走到最後，一切不費力。這種信仰，這種肯定，這種信任，這本身就是最簡單、又最不費力、又最有效率的一把鑰匙，讓你打開這個門。透過這個門戶，就輕輕鬆鬆跳過去。最後發現，連這個門戶都沒有。什麼都沒有。



就是講門戶，還是頭腦透過邏輯創出來，再給自己帶來一層觀念，一層阻礙，一層阻力。好像還要透過這個門，再跳出去。



其實，什麼都不需要。



就是因為不需要，所以古人才透過各式各樣的語言表達─走到最後，什麼都沒有。輕輕鬆鬆，最多就醒覺過來了。不是靠你做任何東西。不是靠你費力。不是靠你自己。不是靠你這個肉體想醒或不醒。



不是這樣子。



只是因為你承認有這個肉體，本身它是落在一個相對的範圍，對不對？所以最多只會說
 
netti netti

 ，佛陀也是這樣講，Upanishads 幾千年梵文的經典都是這麼說─
 
netti netti

 不是這個，不是那個。



什麼意思？



只要你可以想到的，都不是。



甚至，你會自然發現，這麼一來，沒有什麼一個人可以開悟的。假如，有一個人，比如你自己或我，還要承認說是開悟的，或想跟別人講是開悟的。這本身是個大笑話，是大妄想，還是小我在講話。



走到最後，沒有悟，也沒有開。開的動作也沒有，什麼也沒有。



人都是虛的，小我都是虛的。誰在開悟？誰在開什麼呢？



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，我們自己要去參，不是用邏輯可以想出來的。



那，到最後你會發現，這麼一來，還有什麼事情想分享？有什麼東西想分享？什麼都沒有。



你再怎麼難過，還是一樣的。



你再怎麼高興，還是一樣的。



一切都是頭腦投射出來的。



把它放掉，是智慧打開的第一步。





21 活出一體，最多只是讓全部的矛盾消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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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透過語言可以講出來的，或是透過頭腦可以想到的





包括人生的意義，全部都是頭腦的產物，跟一體不相關




 你剛剛提到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也不是練習，也不是改善，什麼都不是。這時候，我在心裡跟自己重複「什麼也不是，想到這句話也不是，就連說這句話也不是」，其實心裡會有一股惱怒，再下去，是要我投降是不是？那再接下來，會有一個很深的哀傷，會覺得真的沒有什麼事可以做。反而哀傷的感覺會跑出來。



 這些話，還是小我在講話。



很抱歉，我還是要講實話。



假如小我不存在，它是個頭腦的產物，誰在逼誰投降呢？



一個東西不存在。為誰投降呢？可以投降到哪裡呢？它有什麼資格投降呢？它又可以投降到哪裡呢？



這本身，你自己要去參。希望參出來它本身的矛盾。



一個東西不存在，你卻有很豐富的表達和情緒，可能有放棄的念頭，還有什麼逼它到哪裡，要忙什麼，再去做什麼，本身還是小我在講話。這些對小我存在，對小我重要，好像很有相關。但是對一體，完全跟祂沒有關係。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

所以你這個注意，現在還是鎖在一個比較相對的、二元對立的層面。你個人在理解上，好像非要用頭腦再去理解什麼東西，頭腦放不下來。好像過去建立的邏輯相當具有代表性，有它一套完整的作業，有它自己的世界。現在，同一套邏輯受到刺激，好像認為它過去的重要性已經有點搖動。甚至可能受到危機，好像要被消失掉了。所以自然有一點混亂。



小我變得混亂。The ego got confused. 這種混亂其實是好事。就是因為它突然搖動了，有點靠不住了，發現它就不是那麼堅實了。



不是那麼堅實，才有機會讓一體浮出來。



一體本來也沒有動過，它也不 care（在意、計較）。從來就像個太陽一樣的。你用雲把它蓋住，你說太陽會 care 嗎？



我們會 care. 我們的小我，我們的頭腦會 care. 但是從太陽的角度，它是完全……你怎麼做，你怎麼去想蓋住它，它不會去動。你把雲一拿掉，它又亮出來了，又透徹出來。從這個雲，它的光可以又射出來。



這是兩個不同的軌道。



但是，我知道，我再怎麼講，你會聽不懂的。



因為可以聽懂的部份，就是你現在二元對立的邏輯─帶給你那麼多的痛苦、那麼多的制約，數不完的制約。假如你說可以聽懂，我反而會質疑，你不可能可以聽懂。



但是，你的心不一樣。你的心聽這些話，它會聽進去。我常常講，假如是 ready，假如是準備好了，成熟了，它會聽進去。但是它不是用二元對立這一套邏輯在聽的。



它是透過另一個軌道，它最多只是達到一個共振─知道這些話是完全正確的。而且過去也聽過了，在不曉得哪裡聽過了。這些話好像有一些共鳴，跟這些話有一些共鳴。共鳴哪裡？共鳴出來，有什麼意義？本身也講不出來。



只要你可以講出有什麼意義，可以理解這意思，當然這又是小我、頭腦在運作。就是那麼微妙。



因為我們頭腦認為不可能，所以認為難度很高。站在心，什麼事情都沒有，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

它最多是什麼？最多是接受，臣服。知道一體沒有分家，從來沒有分過。最多只是接受這個現實。



知道這是唯一的真實，是這一生來唯一靠得住的。



不是頭腦延伸出來的世界，充滿著聰明、一大堆資訊─用數據，用一些根據。我們的邏輯一定要有根據，這樣對二元對立是講得通的。也就是相對和相對中間，產生一個意義，有一種比較。突然一個人發現─全部這些都靠不住。而且，這些就是全部痛苦的來源─就是它，就是頭腦。



這時候，一個人輕輕鬆鬆把這個痛苦的來源挪開。把自己交給心，交給一體。就那麼簡單，不費力，就已經跟一體達到共振。達到共振了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。你本來就跟一體沒有分手過，只是自己不知道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發現─咦？怎麼什麼都沒有做，這一生，已經完全不一樣了。對事情看法也不一樣。任何眼前所造成的壓力，別人帶給你的壓力，自己對人生的期待，別人對你的期待……全部這些期待都消失掉了。都不重要了。



不重要，不是一個人完全放棄這個世界。



當然不是這樣子。



你有這個身體，這個世界還是存在。既然存在，還是可以做點事─養活自己、養家、辦企業、工作，有案件可以做。這跟真正的你自己，一點都不相關。這一層的矛盾，也都把它消失掉了。



這樣子一來，大的矛盾消失，小的矛盾消失。不斷有什麼矛盾，消失。最後，一個人發現─完全是平安。而這種平安，是人類想不到的，不是用邏輯可以去把祂描述出來的。而且，也不用去分析。不用去跟別人分享。什麼都沒有。



一個人就突然寧靜，突然大歡喜，突然活在愛中。看到有人需要幫忙，他就去幫忙。可以做的就做，不可以做的就不做。不用去宣傳，也不用刻意地去改變生命─自己的生命，別人的生命，都可以放過。



一切都可以放過。反過來，是生命─心，帶著你走下去。那麼，很有意思。心帶著我們走下去，樣樣都活潑起來了，樣樣都重新好像重生，再一次來。好像都是第一次在看著這個世界。其實就是那麼大的作用。



這些話，看你可不可以信得過。



就是你信不過來，也無所謂，沒有關係。不要 急。我一直說不要急─只要一個人很急，他還是受到因—果的作業，還是認為需要有一個東西可以做。



我這本書用《插對頭》，其實，比較對的標題是─接對頭。



什麼意思？



你什麼都做不了，剛剛好籌備好，準備好，變成很成熟。



成熟最多是什麼意思？



完全都可以信任，信任宇宙絕對沒有一點一滴可以犯錯的。一切都是安排的剛剛好。最多只是這樣子。一個人，有這種信心，其實也就差不多了。就自然讓這個宇宙跟你達到一個互動，達到一個接軌，你自己就接上頭了。








22 一體所活出來的生命，是大喜樂、大愛、大平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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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站在小我，絕對不可能理解的





透過小我，最多只能一次一次反彈，在質疑，在限制




 其實到現在，常會有一個感慨─就這樣啊？什麼事都沒有好做，做了也沒有關係，就這樣啊？



 你看，你講這些話，不管怎樣，還是在反映小我。



小我在講話。



小我需要做，小我需要得到一個意義，要找出來一個意義，要找出來一個目標。從種種的目標，要建立一個更大的目的。



是小我。這些話還是小我。



然而，站在一體、絕對，你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，去回到一體、絕對。



我們把上帝當作絕對來看。比如你信仰上帝，難道你認為上帝是因為你做了一些東西，有一些「動」，透過「動」得到、轉變或變更一些東西，一些發生，或你個人的人格，你認為上帝是透過動或做才會愛你嗎？難道祂會那麼現實嗎？



假如你不做這些，或是做了某些事，祂會處罰你？有些事做對了，祂才會來救你一把嗎？



我想，假如你仔細想，不至於吧。



上帝一定是無條件的愛。你再怎麼做，就算是犯錯、犯罪，祂還是會愛你，沒有條件。祂還是想把你擁抱起來。帶你走出去。



所以當時，你記得《聖經》也有寫，耶穌週邊的人並不是聖人。他當時帶著大家從人間走出來，而他的週邊，都是犯過錯，犯過罪。我們現代人會稱為罪，有些是很嚴重的罪。



是這些人啊！



他帶著大家，充滿著愛，充滿著理解，同情。帶著大家，一邊懺悔，一邊感恩，一邊受到他的愛，也就是上帝的愛。最多只是這樣子。他什麼都沒有做，什麼都沒有去分別，去排除什麼，或是有什麼錯去做個判斷、批評。



沒有，剛剛好相反。



你記得，過去我也常常用這個比喻，是耶穌的話。我記得是〈馬太福音〉6:28「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，它也不勞苦，也不紡線。」─參考野地的百合花，它怎麼去活出它自己的美，它不勞苦，也不織。對不對？



意思就是說，你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美，有一個愛，有一個全部，有個完美的一體，在我們每個人心中。這不是透過「做」，也不是透過「動」可以找 到。



但是，我相信那麼多人講同一件事情，可能你還是不會相信。因為你的頭腦不會讓你相信，它會認為一定有什麼東西在藏著，不可能那麼簡單，不要去聽。去聽的話，那人生就沒有意義，可能活不下去還是怎樣。



就是這樣子啊，一連串的質疑心就出來了。懷疑這個，懷疑那個，就這樣出來了。



我也不斷重複，這是兩個不同的軌道。一個反映相對的世界，你這一生所看到、所體會的，全部都是相對。但是，在相對的後面，有個東西叫做絕對。是從來沒有生，沒有死過的。



我常常比喻，就好像電腦或電影的銀幕，假如沒有這個銀幕，你看不到電影，看不到內容。電腦的內容，它需要有個東西、有個架構。假如電影沒有銀幕，你根本看不到，沒有故事。



但是，假如你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在眼前的內容（這個電影），而把整個架構忽略掉了，不就少了什麼東西嗎？



大概是這樣子。



這裡，我認為很可惜，因為不管再怎麼重複，我相信，假如你沒有親自體驗，會認為它是不可能的。



你講的話，都還是一種理論的層面，一種左腦或理性的腦所帶出來的。而你現在也含著另外一個層面的意思─好像這樣一來，生命沒有意思。要活下去、活不下去，好像也失去了活力，沒有什麼動力。好像感覺都無所謂，沒有什麼前途，沒有什麼好期待。



剛剛好是相反，是完全錯的，而且是錯到底。



這個生命，雖然什麼都沒有，祂完全是絕對的，是絕對的美，絕對的愛，絕對的歡喜。是大喜樂，是大愛，是大平安。



剛剛好顛倒。



假如真正能讓這個一體活出來祂自己，那從這個人間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美，隨時都可以找到美，隨時都可以找到愛。而且這些愛是不用找，祂們都會自己浮出來的。



你會充滿著喜樂，會愈來愈快樂，會快樂起來。會發現原來過去全部對你重要、會帶來煩惱的，突然都不重要了。再怎麼去煩惱你，在私下仍然有一層的平安。有一層的歡喜。有一層的解脫，隨時都可以浮出來。



所以，你再遇到什麼困難，對你都不重要了，都無所謂了。因為你知道它沒有什麼絕對的重要性，本身還是一個小我延伸出來的產物。你懂得這些，自然就快樂起來了。



我才會不斷地講，它是最好的心理療癒的方法。



一個人從早到晚，從別人的角度看，好像都很辛苦，無論是生活、財務、辦事的層面，也可能還有許多問題─人情的、感情的，都有很多很多考驗。但是，對你完全不是這回事。你需要什麼，你知道宇宙會來提供什麼。而你心裡也沒有什麼要求，完全只是信任，信任生命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就快樂起來了。早上睜開第一眼，就快樂起來。到睡前最後一眼，還是充滿快樂。不光是自己快樂，還充滿光，充滿快樂帶給別人。



這是最不可思議的。



這樣的人，就像一把光。走到哪裡，別人都喜歡他，歡迎他。他也沒做什麼，他就是一股歡喜在心中，讓祂活出來，照明出來，就這樣子。



所以，好像有一點是顛倒的。現在你還在被自己的小我因為悲觀、悲哀，好像有什麼打擊，要消失自己。所以，小我造出一層再一層的不快樂，或是悲傷。其實，剛剛好相反，沒有什麼悲傷好談的。



是要慶祝。



這些理解，要帶來給你小的慶祝，大的慶祝，數不完的慶祝。



你突然理解，你來到這一生，體會到這些更深層面的觀念，是剛剛好宇宙準備你來聽、來體驗的。所以最多只能慶祝。只能歡喜祂，用最深的歡喜，心胸打開的這種境界，這種狀態，來接受祂，來歡迎祂。



我認為假如不這麼做，是太可惜了。還被這個小我限制在哪一個角落，好像人生沒有意思，好像受到什麼打擊。一點都沒有，這還是你自己的小我在講話。把這個擺開，自然太陽就照出來。一個人就快樂起來了。



祂是最好的療癒。心理的療癒。



看你可不可以接受這些，可不可以信得過。信得過，前面好多好多剛剛講的問題，根本就不存在。讓它消失它自己吧。不值得再去問，也不值得讓我再去回答。



因為它本身不存在，跟絕對的軌道，跟一體的軌道一點都不相關。它還是在一個黑暗裡面，好像給自己一點燃料在燒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

23 回到一體，本來什麼都不用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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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可惜你可能還是信不過





這麼說，還是回到練習，回到臣服，再加上參




 如果什麼都不用做的話，臣服和參呢？



 對呀，你看我等了很久，現在才慢慢進入這個重點。



沒有錯。假如一個人完全可以寧靜，可以相信生命，知道宇宙不會犯錯，絕對不可能犯錯，可以活出信任 Trust. 信任什麼？信任宇宙、信任自己，我講的自己，是一體，是你內心。



沒有錯，什麼都不用做。連臣服都是多餘，更不用講參。



參，本來最多只是在提醒自己。我也不斷在講，提醒自己什麼？提醒─全部我可以想出來的，可以觀察到的，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，全部都是念頭、念相，都是「我」─「我念」、「我想」造出來的。



最多只是提醒這些。



假如一個人隨時跟宇宙從來沒有分手過，再也不分手了。讓宇宙老早把自己交給生命更深的層面，讓祂帶著走。你說，連臣服，臣服給誰？



你已經臣服。



你想交給誰？



已經交出來了。



你已經跟生命再也不分手了，沒有一個對象可以臣服的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，不知不覺就接受生命的恩典。這個恩典，要叫你醒來，你就醒來。叫你還要完成什麼，你就去完成。叫你喝水，你就去喝水。叫你要有什麼其他的計畫或作業，你就跟著做。



再也沒有小我當作一層膜、一層阻礙、一個過濾網，在你跟一體中間做一個區隔，做一個分離。



就是那麼簡單。



所以，你要再做什麼、要練習什麼，都是多餘的。



但是，講到這裡，我還是要提醒─我相信你可能相信不過，可能絕對相信不過。這個身體，對你完全是真實不過。這個世界，也是真實不過。而且，這個世界可能跟你還是隔離的，分開的。你還是充滿著矛盾，充滿著顧慮，充滿著沒有安全感。



這麼一來，我當然最多還是只能建議，你還是從臣服，從參，從服務，做一個好人，充滿了善意來著手。還是很誠懇地去面對這個生命，該做的，還是去做吧！



因為你還是跟生命中間有一個距離，沒辦法把它看穿。認為還是有個東西可以練習，有個肉體有什麼業務，有什麼事務要完成，有什麼任務要完成。所以，既然這樣子，你還是去做，還是去練習吧。



說不定，透過很踏實的練習，它本身來準備你，來籌備你，讓你身心去淨化，把頭腦產生好多的念頭踩一個剎車，讓你不知不覺可以體會到我這裡前面所講的一些理解。



也就是說，其實，一切都是頭腦的產物。一切都是頭腦製造出來的。你不去管它，不去跟它作對，不去跟它反彈，反而自然讓生命帶你走出來一條路。



也就是那麼簡單，看你可不可以信得過。





24 神聖的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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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多只是把我們局限、相對的外在交給無限大的絕對和內心，倒不是求命的改變




 前幾天，我好像自己一直在「撞牆」。同樣的，好像不斷有負面的想法，負面的念頭，然後一直在想要怎麼改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突然體會到，我這麼想要改善，其實是非常的討厭自己。走到那裡的時候，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這時候，突然想到你提到說─任何問題，把它交給一體。所以，那時候夜裡，我夜裡就是看著那個不完美的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自己，我只好全部都交給祂。我想要問的是─我可以把這個當作一種祈禱，就這樣陪著我走下去嗎？



 最好的祈禱，或最有效的祈禱，本來就是把自己交出來，完全的交出來，徹底的交出來─給生命，給自己的一體、內心、「在」、上帝、佛陀、佛性。



全部交出來。



同時做個感恩的功課。



也就是說，在這個祈禱的過程，知道雖然樣樣都不順，有情緒，有質疑心，碰到人間的一些不好的事，這時候─還是肯定，還是感恩，還是完全不會對生命有任何懷疑，完全可以把自己交出來，同時還可以肯定祂─絕對不會有錯的，而我這裡完全信任祢。



不是為任何物質，或生命的改善去祈禱，這很重要。



你想─ 一體，本身是我們更大的力量，在心中存在，隨時存在。祂就像智慧。



跟聰明比較，智慧是遠遠的更有力量，更透徹。我們全部人生，都想不到有那麼大的力量。我們假如對智慧要求任何生命的改變、物質的改變，會不會很可惜，對不對？



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，首先那不是正確的觀念，另外，也得不到眼前想要的。任何要求，還是從頭腦延伸出來的二元對立。我們對這個人間認為很真實，才會想改變它，才會想做一個變更。



反過來，假如我們人生樣樣的考驗、樣樣眼前所帶來的一切，都可以接受。那，接下來，這生命就很不一樣。



這個祈禱好像是─用心，是心跟心在共鳴。



心，交給心。



心，完全轉出來。



是透過心，在做禱告。



而且，心不可能要求任何東西的。



要相信生命自然會聽到。聽到什麼？



聽到我們的心。對我們的心帶來一個解答。



這個解答，會包括生命，會包括這個外在的世界。但這個不是我們想祈禱的原因。



我們心轉變了，外在的世界也會跟著轉變。但這不是我們祈禱的出發點。



這是我認為相當重要的。



一個人理解了這些，自然隨時在一個神聖的禱告，自然讓神聖的禱告帶著我們走。就好像在這生命中踏出每一步，隨時活在一個神聖的空間，神聖的禱告。



這麼一來，可以試試看，馬上這念頭就消失了。好像就減少了很多。



一個人就寧靜起來了。



本來眼前走不出來，想不通，突然好像樣樣都順起來了，快樂起來了。而這種快樂是沒有條件的。沒有任何制約，或是解答任何制約所帶來的快樂。是自然從內心發出來的快樂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自然懂，甚至可以活出來寧靜，內心充滿著平安。接下來，好像祈禱和生活已經不分手了。隨時都在祈禱，隨時都讓生命帶出來。



但偶爾還是會有一個念頭，一種不平安，一種不平衡，帶來的念頭、情緒或萎縮。



這時候，可以輕輕鬆鬆地又回到參，輕鬆地問自己─誰還有這個念頭？誰還有這個萎縮？誰還認為這個世界不公平？誰還有一個情緒的反彈好談的？



這麼一問下去，答案自然─是我啊。



當然是我。



而再繼續尋，再繼續參─我，又是誰？



自然又發現，沒有答案，本身就是你的答案。



也就一踏步，跳回到一體。



回到一體，一切就寧靜起來了。



沒有答案的部份，本身就是一體，祂是不可知的。你再怎麼去努力，去把祂解開，想從祂上面得到一個答案去描述祂，是不可能的。



祂本身是絕對，而我們站在相對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絕對。最多只能把自己交出來，交給祂。



交給祂，一切也就好像清楚了。



清楚什麼？



也不去追求，也不去重視，好像身體的全部負擔都減輕了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就輕輕鬆鬆活出美，活出神聖，活出最高的潛能。這個潛能不是活在這個人間非要做什麼事，要有什麼成就。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軌道。



假如你認為透過修行、醒覺，是不是可以把生命改造？可不可以得到什麼東西？在這個人生可不可以完成什麼方案、什麼業務？這本身還是個大妄想，本身還是在一個相對的世界在看著一切。



所以，最多到最後，什麼期待也沒有了。



人，到哪裡都好，都剛剛好。甚至眼前發生什麼事情，都是剛剛好。



這麼一來，一個人自由起來了。沒有事了。完全解脫。



不解脫，也不在意。最多只是輕鬆地、快樂地活下去這一生。



知道活到最後一點，和前面的第一個出發點，完全沒有什麼差別，完全都一樣，都是平等的。還沒有活，都老早好像活過了。



這一生，下一生，下下一生。最多是這樣子。



我很誠懇地希望你，可以把這些話活出來，可以領悟，可以想通。





25 都是顛倒的




25_Plugged




站在一體的角度，我全部這裡表達的觀念，包括修行，和全部人間的核心價值與觀念，都是顛倒的





然而，跟全部古人所留下來的真實，是一致的




 你說到這裡，跟我一輩子聽到的、接收到的、自己教自己的，都完全相反。為什麼呢？



 你講的這些，其實不正確。



古人、大聖人講的，和這裡所談的全部是一致的。這個狀態，跟我們這個人間一點都不相關。我們談練習不練習、費力不費力、得到不得到、做不做，其實這些題目都跟祂不相關。祂是在另外一個軌道。



當然，當時古人不會用「意識的軌道」，不會用「相對」或「絕對」這種字眼來表達。差別只是在某一個階段還有語言的限制，或語言比較發達，但講的是同一件事。耶穌、老子、佛陀更不用講。佛陀的大弟子、六祖、達摩、禪宗，全部都在講同一件事。



是我們後來的人，因為經過聰明的發達，透過二元對立（二元對立是一種聰明，分別、比較的聰明），讓我們建立一個很完整的文明。透過文化，透過科學，透過科技，透過物質的轉變，讓我們認為生命的全部可能，都在改變、轉變物質的層面，是這樣子來的。透過這種不斷的發展，讓我們認為內心的層面、一體不重要，好像不相關，好像全部一切可以從物質做一個解釋，做一個說明。



我們從生物的角度，你看，我們從遺傳的資料（DNA、RNA、蛋白質……）一連串地延伸一個完整的架構。好像認為從遺傳，我們樣樣都可以去解釋，就好像意識本身也是從物質、從遺傳、從 DNA 延伸出來的。認為我們有 DNA，有這個肉體，有這個聰明的腦，才有這個意識。



我們想法剛剛好都是顛倒的，都是以物質為主 Material Only，這個社會是以物質為主。所以才會自然不重視意識。



古人剛好相反，他是站在一個意識的層面，所以才會有唯識 Consciousness Only 唯識的大法門。就是彌勒佛的大法門。基督的大法門。



是我們現代人太聰明了，認為這些東西最多只是比喻，跟我們的生活很遙遠。這些領悟、這些理解好像用不到我們的生活當中。最多只能當作一種哲學，一種參考，一種過去的人留下來的紀錄。我們用這種角度來看。



這是難免，這是歷史上千、上萬年慢慢演變出來的。



我這裡所講的一切，最多也只是我個人一點小小的體驗。因為我是個人體驗，接下來再用這些經典來做一個驗證，來做一個對照，是顛倒過來的，才會讓我充滿把握─我個人所體驗的，跟過去古人所留下來的經典和紀錄，完全是一樣的。從來沒有一點是兩樣，是不同。



其實，連這一點，對我都是當然的。



因為真實 Reality 只有一個，不可能有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。假如還有第二個真實，那前面的真實就不是真實囉？



就是因為只有一個，你看，從各文化走到最後，得到的結論都是一樣的，只是表達的方式稍微有點不同。透過語言，透過各地的文化，每個人教育的背景、習慣、習氣，可能到最後講的方法都不一樣。但是，最終，核心的理念，是完全一樣的。



我認為這是最有意思，本身也應該給我們大家帶來信心。讓我們得到一個很簡單的結論─這裡透過「全部生命系列」所轉達出來的，其實和過去的經典，聖人所留下的經典完全一樣，沒有一點一滴違反過去人講的。



後來的人認為要做種種的練習、苦修、磨練、進修、學習，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，才可以得到修行。這些觀念，其實是後來的人，透過二元對立，透過頭腦延伸出來的。反而是顛倒的。



我這裡所表達的─要找到一體，是不費力，是你本來就有的。甚至你本來就是醒覺的，只是自己不知道，還需要由別人去提醒。



這些觀念，完全跟古人所講的是一致。顛倒的，是後人帶出來的不正確的觀念，因為它是頭腦、理論所累積的一些觀念。這些都要去推翻。



或是從另一個角度講，也不用去推翻，因為它本身都不存在，任何觀念都不存在。所以，沒有一個觀念值得要重視或甚至值得不重視。我是期待─在「全部生命系列」所轉出來的觀念，有一天都要丟掉。一個人，才可以真正走出來。



假如還有一個觀念可以守住，甚至要不斷去肯定，這本身都還是帶來一層束縛，本身還是要丟掉。



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，要不斷地聽我這裡所講的一些觀念，甚至晚上播放出來，希望這樣不斷地落在腦更深的層面。



當然，我認為這些多多少少都可能幫助，可能把你的頻率提升，把你的意識狀態做一個轉變。



但是，我必須講實話，走到最後，你最多還是只能靠自己。靠自己本來就有的一體，讓這個一體把你帶出來。倒不是透過任何外面的東西、人、知識、觀念帶你走出來。



只要還有任何觀念，本身就是你的阻礙，就是你的制約。



這要看得很清楚。



這樣子，一個人輕輕鬆鬆地，也不費力，什麼都沒有做，就─



一踏步，回家了。





26 沒有路的路──一切是顛倒的




26_Plugged




最多是一體活出我們；所以，沒有一個修行好談





最多只是反復，再反復，站在一體，提醒自己




 你所說的這些，如果可以稱為一個系統，那你會怎麼稱這個系統？



 我最多只能稱祂是沒有系統的系統，沒有法的法，沒有道的道，沒有路的路。



祂什麼都是，什麼都不是。



沒有任何語言可以形容祂。



因為祂本身是最簡單、最直接，是我們本來就有的一部份。



所以，我用任何語言去描述祂、去包裝祂，都好像是多餘。又給祂增加了一層，多餘的一層，不需要的一層。



假如可以用文字來表達，我喜歡用「反復」─反復工程，或反復的觀念。



因為祂跟我們現代人全部所累積的觀念，都是顛倒的。不光修行是顛倒的。對這個世界的認知顛倒。對任何理解顛倒。一切都是顛倒的。



站在絕對，當然，我們可以表達的，用知識可以累積的，都是顛倒的，因為跟祂不相關。



我會用「反復」這兩個字，最多也是表達─我們本來就站在一體，本來就跟一體從來沒有分手過。所以，最多，透過這裡所講的，做一點提醒和反省─我們本來就在家，什麼都不用做。



最多只是這種提醒就夠了。



透過這個提醒，很微細的提醒，不費力的提醒，我們可以記得自己是誰。我們人間的身分，突然可以讓它消失自己。讓我們跟神、跟我們的佛性再也不分手了。



這種提醒，假如可以用一種方法來表達，就含著全部練習、方法的中心理念。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透過這種提醒，每個動作，我們都在提醒自己。



練習，最多也只是提醒自己。



不管是透過臣服，或是參，或是服務，最多也只是在提醒自己。



提醒什麼？



提醒自己─老早已經回家了，只是不知道。知道了，和這個家再也不想分開了。



偶爾分手，回到這個人間，投入人間，也沒有關係。也沒有什麼損失。



想起來了，又回家了。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這樣一來，一個人再也沒有什麼困難、阻礙、分心、窩囊、煩惱，值得讓你我不快樂，讓你我認為這個人間沒有希望或是沒有安全感、悲觀。



一個提醒，就讓我們可以完全回到大喜樂、大愛、大的平安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所以，第一次聽到這些話，好像懂，好像不懂。沒有關係，多重複幾次。我相信有一天，這些話會落到你的心中。透過你個人的體驗，發現這些話其實都可以活出來。



一次一次的來，一天一天的把祂守住。



把這些觀念落在生活中，一個人不知不覺，就跟祂完全分不開了。



自然就活出這裡講的信任、信仰、愛、平安。都完全跟你分不開了，變成你生命的本質。



無論到哪裡去，從哪裡來，你自然會發現─這一生其實老早已經完成了，完成這一生來想做，而可以做的。



全部生命的目的、意義，自然完成它自己了。



而你什麼都沒有做，你只是放過你自己。



放過人間，放過其他的人，放過一切。



放過全部可以講出來的話。



放過全部還可以想出來的觀念。



放過一切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

27 站在一體，還有進步好談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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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可以進步，又進步到哪裡呢？




 儘管這個問題是小我想知道的，但還是會想知道，怎樣才知道自己有進步？



 問的很好。



我記得我在《我是誰》也有把它列出來，做一個歸納或分析。



首先一個人突然開始平靜，開始快樂起來，而這快樂最多只能說是從內心延伸出來的，本身就是一種從寧靜、平安、平靜延伸出來的快樂。我們可以稱它為不合理的快樂。



他的人生價值觀也突然改變了，比較不喜歡透過外在的刺激（不管是飲食、生活習慣或一些互動）來得到這個快樂，會突然想過比較安靜的生活─比較可以隨時在參，或是隨時在反省的一種生活。



一個人在安靜，才會觀察到這個世界。



同時，他會開始改變生活好多其他的習慣，比如說接觸哪些朋友。交朋友的圈子，會開始改變，會自然想接觸老師或經典。或者，在這方面不斷地想找答案─不斷地反省這個世界是怎麼來的？小我怎麼來的？這個世界，這個真實是怎麼組合的？



這些問題對他本來不重要，而突然變成很重要。



同時也會看到自己情緒的起伏，本來是高高低低的躁鬱，突然他發現其實自己可以在一個很寧靜的狀態，面對生活。自己的情緒起伏，也都看得很清楚，不會再跟著情緒打轉。



但我必須要講，走到最後，最直接的方法，看出來一個人有沒有進步，最多也只是他的期待，他的要求─對生命、對自己，是不是還期待生命帶來什麼幫忙或轉變？



一個人真正充滿信心，對生命再也沒有什麼期待。最多只能肯定，樣樣都好。生命在什麼角落，都剛剛好。發生什麼事情，都剛剛好是所需要的一堂功課。這一來，一個人沒有什麼要求了。全部要求也跟著消失了。



最多只能說，他還剩下什麼？



信任。



對生命充滿著信任。



信任宇宙絕對不會犯錯。生命不會犯錯。樣樣都是剛剛好的安排。



連對這個醒覺，他也沒有什麼要求了。有沒有醒覺，他也不在意了。有沒有什麼修行的成就，也不感興趣了，也都可以放過。



完全交給生命，讓生命帶著走。走到哪裡，他也無所謂，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一個人走到這裡，就有一個很明顯的進步。



也就可以說─就不知不覺，沒有什麼期待，完全成熟，完全準備好。



不知不覺，也就醒過來了。



最多只是這樣子。





28 沒有任何問題，沒有任何期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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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的全部矛盾，自然就消失了





一個人自然發現，一體就在眼前，就在心中




 感覺自己的腦袋受到很大的顛覆，但是好像現在也不用再去想怎麼做了，最多我只有一個問題─是不是不期待，是一個正確的方式，繼續走下去？



 對呀，那這裡我要再恭喜你一次啊。



我們每個人都把生命活出來，當作問題、大問題、小問題活下去。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問題？就是因為達不到個人的期待。



眼前所看到的東西，跟個人的期待不符合，才會有那麼多問題。



一個人，走到最後，清清楚楚知道，只要有一個觀念，有一個期待，這還是頭腦的產物，還是小我在講話。是小我要露出來─要做一個結論和分析。要對這個生命、週邊有各式各樣的要求，才會有期待。甚至對修行，什麼叫做醒覺，也是一樣的。假如一個人還有期待要醒覺，期待要有開悟，期待可以告一個段落，本身這還是小我在講話。



同樣的，我們任何心理的狀態（像你前面表達的許多狀態、許多看法或是理解、體驗、領悟，這本身還是我們對這個生命的一個期待，透過頭腦的過濾，勉強創造出一個境界。而這個境界讓我們感覺是深、淺，跟過去有什麼突破，或沒有突破）還是離不開制約，還是離不開頭腦，還是離不開因果。



一個人，輕輕鬆鬆地走到最後，什麼期待都沒有，完全信任這個生命。一個人，假如完全信任這個生命，這個期待起伏不來，你連一句話都起不來。沒有任何東西跟生命摩擦，不會帶來任何阻礙，沒有任何阻力，連一個念頭都起不來。



一個人就高高興興的，很歡喜，活著這一輩子。再也沒有什麼問題，也沒有期待，沒有矛盾。大大小小的問題，全部都自己消失。就好像這些問題還沒有啟發，已經消失它自己。



就是有那麼大的力量。



最後，一個人清清楚楚地知道─活在這個世界，而這個世界再也跟自己絕對的部份（也就是全部、一體）都不相關。一體的意思就是全部，假如是全部，就沒有第二部，第三部。



一個人清清楚楚，這個時候，眼前所看到的東西，這世界所帶來的考驗，期待、制約，其實跟自己的一體，自己的生命再沒有什麼關係了。



你最多，只是放過它。放過一切。



但這不是刻意來做的。



也許你會認為說─「好，我這裡放下，那裡放下。」不是這樣子。



我不斷講，這個人間是個大妄想。假如你把這個當作一個理論來面對，比如說，你隨時講生命是個大妄想，但是你沒有活出來，你沒有真正把它當作一個大妄想。這麼一來，它跟你真正的狀態完全不相關，這本身會不斷產生矛盾。



我們清清楚楚知道，面對眼前的任何狀態，自己有沒有反彈，有沒有帶來一個很大的情緒上的轉變，或是喜歡、討厭。眼前的人對我們有沒有帶來什麼情緒的轉變，眼前的事情是不是讓我們做一個反彈，眼前的東西，是不是……



這是最清楚的方法，來觀察自己的狀態。



假如你還有種種的反彈，種種的抱怨、期待、不滿意，其實這個世界對你還是很真實。你還是在符合因—果的作業。



這一來，一個人還是要老老實實的練習。



但是這個練習，可以很輕鬆的，最多也只是提醒自己─你本來就在家，本來就跟神沒有分手。



這麼一來，站在神的身分，來看這個世界。我才會講是「反復」，也才會講說有一個方法。



你記得我說「我—在」的方法、" I Am. " 的方 法，讓你站在神的身分，提醒自己─一切，只有一體。一切，只有「我—在」。最多，只有「我— 在」。



這時候，用呼吸連起來也好，不用呼吸，把祂活出來都可以。一個人就不斷地站在「我—在」，看這個世界。用這個「我—在」的身分，自然會發現你已經在做臣服，也自然在做參。三個是一體，都沒有離開中心的理念。



這中心的理念最多也只是─接受一切。清清楚楚知道一切都 OK，一切都剛剛好，都完全好。沒有期待，沒有對立，沒有反彈，沒有任何要求。任何念頭，自然都起不來。



這麼一來，假如還有一個念頭的話，輕輕鬆鬆地再問自己─誰還有一個念頭好談？為誰，還有這些念頭？這些念頭的來源，是在哪裡？



答案，最多也只是我。



是我啊。



我還有一個期待不期待好談的。還有一個要求不要求好談的。是我。一切是我啊。



接下來，我，我又是誰？



我，是誰？



這個沒有答案的答案，會一路帶著你回家。





29 真實，什麼都不是；醒覺，也什麼都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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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說到沒有路的路，沒有法的法，如果真的還要說有一條路的話，你覺得這條路會是什麼？



 這一條路，也只是如此，也只是



我這樣子也就回答你了。



Silence（沉默）。



空檔。



圓滿。



一體。



全部。



沒有一句話可以表達。我再用多少篇幅、多少字來表達，走到最後，最多也只是回到一體，回到空。



空就是全部，全部就是空。



這本身是最高的法門，最高的學門。



是表達我一切想轉達的。



也最多只是這些。



一個人走到最後，他自然會寧靜，自然會發現任何觀念（不管這觀念多麼了不起、有多大的突破、多微細、多生動），只要頭腦可以表達出來的，It's not it ! 不是祂。



不是這個。不是那個。



它還是一個二元對立，透過一個相對的邏輯在運作。



這一點，我希望你記得。



跟別人可以分享，可以表達的，還是（和真實）差遠了。還是一個鏡頭，還是一個圖畫，可以下筆，可以表達一個五官理解的東西，這些都不是。



走到最後，自然會發現，要完全不可知（unknowable），進入一個完全不可知的範圍─絕對。一個人，才差不多。



差不多什麼？不會去管它。也不會去稱它是開悟，或稱是醒覺。這些，都還是比喻。



假如有一個人可以醒過來，那這個人是誰？



我們一參下去，自然會發現什麼都沒有。假如連這個人都沒有，「我」都沒有，哪裡有那麼多功課、那麼多練習、那麼多問題、那麼多追求、那麼多法門、那麼多話可以談的？這不是個大妄想嗎？



所以，一個人輕輕鬆鬆地參下去、活下去，自然會發現─原來，本來自己老早圓滿，老早完成了。



完成什麼？



完成這一生，前一生、下一生、下下一生。全部想做的，都已經完成了。



還有什麼東西好計較呢？還有什麼東西好期待？還有什麼一個學派，一個學問好標榜的？這些都不相關了。



所以，我才會不斷地提醒，提醒你我─走到最後，我最多是把這裡，把個人的一點體驗跟大家分享。而我相當有把握，這些體驗，和古人大聖人所講的一切，完全是一致，完全符合，完全是重疊，只是用現在的語言來表達。



表達什麼？



表達你老早本來也都知道的，但是因為透過我們這一生的洗腦，落在這個人間，反而把祂忘記了。



你心裡面假如知道全部的答案，我多講，有什麼用？



有什麼東西好期待？



有一天，最多也只是會落到背景。失蹤。不見。



因為我認為，應該已經把你交到一個好的老師的門口。



這個老師，不是用肉體可以化出來的，不是你我任何人間所看到的。這個老師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心中有個最好的老師─ 一體，等著你，想跟你擁抱起來，想關懷你，想帶著你走出來。



但是，要看你自己可不可以信得過去？是不是還是充滿著對立，充滿著制約，充滿著質疑，而認為是不可能太簡單？



你仔細看，只要有人問我問題，不管是訪問、採訪、朋友互動，全部我所聽到的問題，都是站在「我」，站在「有」，在發言。



假如我突然提到這一些，一個人真正聰明，他馬上懂了。



但是我所碰到的人，其實還是充滿著質疑，還認為自己對，要抗議，要把自己人生的制約、洗腦再一次分享。好像捨不得離開過去的制約，所以還要來抗議。



我才會不斷地提醒自己，提醒大家─我這裡所帶出來的，這個沒有方法的方法，其實不適合每一個人。



你聽了，也許會認為我在諷刺，也可能認為我在鼓勵，其實都沒有。對我，兩個都沒有。我只是把一個現象，我所接觸到的，把它表達出來。



不適合每一個人，就是因為我們大家太透徹地被洗腦─從生出來，到走，活在這個世界，對我們很堅實。



所以，突然有一個人在提醒，雖然是用各式各樣的方法─理性、科學、邏輯、意識的哲學、意識的科學來分享。但是，因為這個洗腦太透徹，非但轉不過來，而且還可能會反彈，還可能會帶來質疑。



我才會有一天告一個段落，把這些宇宙帶來的禮物，送給大家。



接下來，就希望每一個人自己用參、用思考，去對照、理解這些話。看這些話講的對不對。



然而，就是對，對你個人有沒有什麼幫助？



這一點，我是不可能幫你回答的。最多，只能鼓勵你往前走。不要想那麼多，不要分析那麼多。走到最後，其實一切老早都圓滿了。



這個，你自己本身要領悟。



你所想找、想得到的，你心中老早都有，從來沒有離開過你。



最多只是你繞了一大圈，走了數不完的冤枉路，還不光這一生，最多只是體會到這一點。



我最後還是要恭喜大家，恭喜你我，每一個人。走到這一步，已經相當不容易了。已經代表說，你在某一個程度過去有接觸過，也磨練過，也練習過，也參過，也臣服過。才準備你剛剛好成熟，可以接受這些沒有方法的方法，沒有法的法，沒有路的路，沒有道的道。



也就是古人想表達的，用沉默，用空檔，用寧靜，想表達的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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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一切是顛倒的



16 最後，連一個見證者、觀察者，



17 可以活出或不活出任何可能，都一樣



18 活在每一個瞬間



19 平等是一個絕對的觀念



20 回到 Netti Netti



21 活出一體，最多只是讓全部的矛盾消失



22 一體所活出來的生命，是大喜樂、大愛、大平安



23 回到一體，本來什麼都不用做



24 神聖的禱告



25 都是顛倒的



26 沒有路的路──一切是顛倒的



27 站在一體，還有進步好談嗎？



28 沒有任何問題，沒有任何期待



29 真實，什麼都不是；醒覺，也什麼都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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